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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关注的是明清章回小说中的总纲叙事，以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为研究对象，

认为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是整个《金瓶梅》思想与内容的总纲。本文还指出，《醒世

姻缘传》的开头也具有总纲性质，说明广为人知的《红楼梦》的总纲并非个案。以此说明学

界普遍认为总纲是《红楼梦》之独创的观点或可商榷，以期“总纲”最终能成为中国古代叙

事学中的一般理论。 

本文以对照检验法进行论证，通过比照第一回中具有预示性质的内容与后文的内容，

包括回目、篇首诗、“入话”与闪现式的小人物，说明：（1）信息的对应，论证前者预示

后者的论点；（2）信息的特殊性质，前者所透露的信息对后者具有提纲挈领之效。由此导

出第一回为全书之总纲的结论。之后，本文再考察总纲与“读者”和“作者”两个维度的关

系：一是总纲对于读者阅读体验的影响；二是总纲对于作者创作意图的表达。为了更全面地

了解绣像本的第一回作为总纲的现象与艺术价值，本文以版本比较法，比较绣像本和词话本

的第一回。最后以文学比较法，讨论绣像本《金瓶梅》的总纲对后世章回小说中的总纲叙事

的影响。 

 

关键词：绣像本《金瓶梅》  第一回  总纲  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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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dissertation aims at contributing to the study of the narration of zong gang 总纲 in the 

Ming-Qing novels. Chapter 1 of the xiu xiang 绣像 edition of Jin Ping Mei《金瓶梅》is the case 

study of the project. My primary argument is that zong gang is a common feature shared by various 

Ming-Qing novels, i.e. Jin Ping Mei, Xingshi Yinyuan Zhuan《醒世姻缘传》and The Story of the 

Stone《红楼梦》,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an exclusive feature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his project 

offers to formulate a whole new perspective of the narration of zong gang in the Ming-Qing novels. 

Hopefully, this project helps to transform zong gang into a gener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ology.  

To achieve such a goal,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prophecies in chapter 1 of the xiu 

xiang edition of Jin Ping Mei and the later part of the novel will be examined to show that: (1) what 

is foretell is fulfilled at the later part of the novel; (2) the revealed information outlines the key 

events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novel. In doing so,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prophecies in chapter 1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zong gang, which turns the first chapter into a governor role in the 

whole text. In the discussion, the paper aims to answer two aspects relating to the concept of zong 

gang: zong gang & reader’s reading experience; zong gang & the author’s intention. To achieve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zong gang in the xiu xiang edition and its valu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literary comparison between ci hua 词话 edition and xiu xiang edition of Jin Ping Mei. Lastly, this 

paper also shed light on the influence of zong gang in Jin Ping Mei on the other novels of later ages.  

 

Keywords: xiu xiang edition  Jin Ping Mei  Chapter 1  zong gang  Nar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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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本论文的问题意识来自《红楼梦》的总纲研究。自脂砚斋在《红楼梦》第一回“乐

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皆空”1四句旁批道：“四句乃一部之总纲”

2后，《红楼梦》的总纲研究成为学者们争执不休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最受公认的看法

是：《红楼梦》的前五回囊括全书，提纲挈领，是全书的总纲。并且，它是中国明清章

回小说中史无前例的独创3。在红学家们对《红楼梦》的总纲进行高度赞扬与肯定时，他

们忽略了总纲的历史发展问题。自《汉书·艺文志》始，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便十分注重

源流论，讲求考察文学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每一种文学艺术都存在于一定的艺术

传统之中，没有人可以拒斥前人的影响。4然而《红楼梦》的总纲研究不仅没有对总纲的

历史发展进行调查与考证，而且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该课题的研究便停滞不前，再没

有相关研究对该问题进行回应与讨论。于是，认为《红楼梦》的总纲是一种孤立的文学

现象，似乎成了定论。本文立足于明清章回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以“推本溯源”5法，

尝试通过分析《红楼梦》之前的小说——绣像本《金瓶梅》，回应和促进该问题的讨论。

本文通过论证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作为《金瓶梅》全书的总纲的事实，确定《红

楼梦》的总纲构思并非凭空而来，也非独创，它是经过长期的使用和锤炼而形成的审美

意识和写作结构。至少，在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中已出现与《红楼梦》相似理念的

总纲。之后在《醒世姻缘传》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总之，本文的目的在于追溯明清章回小说中总纲叙事的源起，说明总纲为《红楼

梦》之独创的观点或可商榷，并肯定总纲的艺术价值，以期“总纲”最终能成为中国古

代叙事学中的一般理论。 

 
1 曹雪芹著，脂砚斋评《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长沙：岳麓书社，2018），页 2。 
2 同上。 

3 诸如：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沈阳：白山出版社，2009）；韩黎范《略论〈红楼梦〉艺术结构的

总纲》，《红楼梦学刊》，1981 年第 4辑，页 111-120;赵秉文《简论〈红楼梦〉前五回的整体作用—

—兼评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8 年第 3辑，页 1-14。 

4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 104、页 109。 

5 关于“推本溯源”的研究方法，本文借鉴自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所谓“推本溯

源”，按张伯伟的解释：“批评家在考察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品时，将他们放在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

亦即文学传统种予以衡量、评价，就是这里所说的‘推源溯流’法。”（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

法研究》，页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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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概念的辨析 

当我们研究总纲时，我们有必要交代“总纲”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首先，我们有必要指出，本文所关注的总纲类型，是明清章回小说中绣像本《金

瓶梅》《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中所共同出现的总纲类型，并不否认其它类型的

总纲的存在与其性能。 

（一）“总纲”的意义与用法 

“总纲”（總綱），《说文解字》云：“总，聚束也。”1“纲，网紘也。”2清人

段玉裁对“总”注曰：“谓聚而缚之也。悤有散意。糸以束之。礼经之总，束发也。禹

贡之总，禾束也。引申之为凡兼综之称。”3又注“纲”曰：“各本作维紘绳也。今依棫

朴正义正。紘者，冠维也。引申之为凡维系之称。孔颖达云，紘者，网之大绳。商书曰，

若罔在网，有条而不紊。诗曰，纲纪四方。笺云，以罔罟喻之。张之为纲，理之为纪。”

4由此观之，从词源来看，“总纲”，即聚束绳网，囊括一切之意。 

在中国的历史长流中，总纲大约有三种用法。第一，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

批评术语，主要指纲要、纲领或总括之意。在笔者的资料检索中，较早而又较为显著地

使用“总纲”二字的文献，当推刘勰《文心雕龙》。其一，《文心雕龙·通变》：“先

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5其二，《文心雕龙·附会》：“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

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

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6其中“总纲纪”和“务总纲

领”都是在形容形成“总纲”的行为，是名词化的总纲的前身。而最早使用名词化的总

纲于文学批评中的文献，据笔者所检索到的资料，是明代《易林补遗》：“此篇概论总

纲，后具分门开类。”7形容写作时先提总纲，再归类细目的写作方法。之后还出现其它

 
1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页 647。 
2 同上，页 655。 
3 同上，页 647。 
4 同上，页 655。 
5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页 521。 
6 同上，页 650-651。 
7 张世宝撰，闵兆才编校《易林补遗》（北京：华龄出版社，2017），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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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比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为小学四字韵语，括其总纲以便诵读。”1又

如，清代《杜诗详注》：“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

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2此处“总纲”可与郑玄《诗谱序》中“此诗之大纲

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3的“大纲”互见，与宋濂序《杜诗举隅》中“一

览之顷，纲提领挈，不待注释，而其旨焕然昭明矣”4亦相通，都作提纲挈领之意，是作

品的纲领所在。以上这些总纲用例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构：先总再分，纲举目张。由于

这种独特的结构方式，导致总纲一般都出现在开头部分。 

第二，指编纂体例。总纲“先总再分，纲举目张”的结构意识为编纂者们所接受与

继承，比如朱熹编纂《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5陈均

在编修《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时，也坚持“举宏撮要”6。在笔者查到的资料中，明确使

用“总纲”二字以表示体例的文献，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总纲既以前蜀、

后蜀为分，再加伪字，则或曰‘前伪蜀’、‘后伪蜀’，或曰‘伪前蜀’、‘伪后蜀’，

词句皆嫌于赘，是以省之。”7以及：“惟前志分四十二目，不立总纲。”8 

第三，指总领、总管、主掌、统辖等管理之意。比如，《辽史·列传第十六》：“清

宁二年，上谕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烦以剧务。朝廷之事，总纲而已。’顷之，

拜右丞相，加尚父，卒。”9此处“总纲”应与高位“右丞相”进行联系，作管理、统辖

之意。又如，《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一》：“惟陛下常存此心而总纲于上，大臣常守

此道而持衡于下。”10此处“总纲”与上同。明清小说中也有类似用例，如明代白话小

 
1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

局，1997），页 1284-1285。 

2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 22-23。 

3 郑玄笺，孔颖达疏，朱杰人、李慧玲整理《毛诗著书·诗谱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页 10。 

4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页 1086。 

5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见朱熹《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页 21。 

6 陈均编，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1。 

7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页 910。 

8 同上，页 1005。 

9曾枣庄分史主编《辽史·列传第十六》，见许嘉璐主编，安平秋副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上海：汉

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页 747。 
10 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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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梼杌闲评》（又名《明珠缘》）第三十四回：“毕竟你做个总纲，他夫奔上小，晓

得个甚么事体？”1又如，清代白话小说《红楼幻梦》第二十二回：“贾赦道：‘我提调

总纲。’指着珍、琏道：‘委他二人承办。’珍琏又答应几个‘是！’”2再如，清代白

话小说《新石头记》第三十一回：“做手势，叫他四人四面张开，一个人司了总纲，止

住他们，叫不要动。”3这几例“总纲”都作指挥调度之意。 

本论文所考察的总纲，取第一种用法，即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表示纲要、纲领

或总括之意的总纲。本文将在下节梳理这类总纲在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使用情况。 

（二）明清章回小说中的“总纲”用例 

关于明清章回小说中的“总纲”用例，本节分为两个时间段进行梳理与分析：第一，

明清时期作家、评点家对“总纲”的使用；第二，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间，

新红学家对“总纲”的使用。 

1. 明清时期作家、评点家对“总纲”的使用 

在明清章回小说中，最早有明确文字提到“总纲”的小说，当属清代《张竹坡批评

第一奇书金瓶梅》：“此一段是一部小《金瓶》，如世所云总纲也。”4“此一段”，指

的是一段由说书人之口综述《金瓶梅》来龙去脉的文字。所谓“小《金瓶》”，就是在

赞扬和肯定这段文字对《金瓶梅》故事的概括性和浓缩性。紧接着，张竹坡在对诗歌“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5的旁批中又说：“以上一部大书总纲，此四

句又总纲之总纲。”6“以上一部大书总纲”，即“此一段是一部小《金瓶》，如世所云

总纲也。”“此四句又总纲之总纲”则是指“善有善报”诗。张竹坡认为这首诗提纲挈

领地总结了作品故事所要传递的因果报应的天道思想。在张竹坡看来，如果综述作品的

故事内容是作品的总纲，那么总结作品内容的思想则是“总纲之总纲”。这意味着：（1）

在张竹坡的眼中，思想的总纲地位高于故事内容的总纲；（2）总纲内容可以是思想、

主题或故事梗概，它们是在文中对作品具有一定纲领性作用的文字。 

 
1 无名氏撰，金心点校《梼杌闲评》（又名《明珠缘》）（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 309。 
2 花月痴人《红楼幻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页 278。 

3 吴趼人《新石头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页 172-173。 

4 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91），页

13。 
5 同上。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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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坡的评点与后来脂砚斋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对“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

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1的批语神似，脂砚斋批曰：“四句乃一部之总纲。”2便是认

为此四句钩玄提要，道出了全书最精髓、核心的思想，是作品思想的总纲。后来，晚清

评点家姚燮又指出《红楼梦》的另一处总纲。他认为，首卷第一回从作者自云到“列位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3是《红楼梦》的总纲：“以上为全书总纲。”4姚燮对此未

有更详尽的说明。欧丽娟表示，这段文字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作者曹雪芹对逝去的富贵与

美好的渴慕与眷恋，对于美好事物终必幻灭而哀悼不已的中心思想。5简言之，是主旨的

总纲。 

除此之外，在明清章回小说中，笔者还检索到另外两个“总纲”用例。其一，清代

白话小说《上古秘史》第六十三回：“不过有二句总纲，叫作‘位要小，事要简’，假

使不然，我不就的。”6此由作者撰写，人物方回以二句“总纲”——“位要小，事要简”

集中、简要地概括了他对与人物籛铿回都城就官的核心要求。其二，清代文言小说《后

汉演义》第六十九回“骂逆贼节妇留名，遵密嘱美人弄技”：“本回标目，以两妇为总

纲。”7此出于评点家之手，它有两种解读：第一，从作者的创作角度出发，评点家认为

回目即为一回之总纲，而本回的总纲是“两妇”。作者以“节妇”和“美人”作为统摄

和总结本回内容的关键词；第二，从读者的阅读角度出发，评点家提醒读者回目中的“节

妇”和“美人”是本回的总纲，是本回内容的精要所在。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总纲在明清时期的用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在明

清时期，总纲用于形容在作品中对作品具有一定纲领性作用的文字，可以是思想、主旨

或情节等，主要出现于作品的开头部分，一般呈现形式为一词、一句或一段话。 

2.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间新红学家对“总纲”的使用 

 
1《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页 2。 
2 同上。 

3 《红楼梦》第一回的文字，各种版本之间有不同。甲戌本第一回的正文从“列官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

来……”。庚辰本和戚本则从“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即现在通行的百二十回本的开头。

姚燮的观点只有在庚辰本和戚本的情况下才成立。 

4 浦安迪《红楼梦批语偏全》（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7），页 4。 

5 欧丽娟《大观红楼》，页 145-153。 
6 钟毓龙《上古秘史》（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页 519。 
7 蔡东藩《后汉演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页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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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意识形态1，与新红学家们致力对《红楼梦》庞大、复杂

的艺术结构进行剖析与研究的坚持，总纲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间成为红学界

红及一时的热议话题，许多专注探讨《红楼梦》总纲的著作、文章如春笋般涌现，使总

纲的概念取得长足的发展：总纲不再囿于一词、一句或一段话，其范围可以有五回之长

的篇幅；总纲的内容也不再是单一的思想、主题或情节，而是统摄一切、贯穿一切，作

到“纲欲谨严而无脱落”2。比如，段启明在《红楼梦艺术论》中评曰： 

!"#$%&'()*+,-./0123456789:;<=!>,?

!@A0BC,DEFG0HIJK,LMNO0@PHI,<Q0RSTU,V

WTXYZ,[\]^_MBC0`abc0"BC,defg=)hij]!k

又比如，沈天佑的评价： 

lm)nPo<3pqrsa,E0tu-./,v6wx2yz{|,0

}"~3./�0ÄJ#$%&'ÅÇÉÑÖÜ,áàâFäãåÄ=çLM,é

è0qrê@PHIëíìîï,ñóòôö!<=õõúù]}ûüÄ†g:

°¢=-./,v60£x§g:•¶#$%&'3pß®,©™´¨0X≠~Å

ÇëÑÖÜÆØ∞,±<≤1]"k

再比如，张春树说： 

#$%&'-./2)ç≥¥µ∂,∑∏0^π∫BC02#$%&'ªp

v6,ºΩ02BCîïæd,aP02ø¿@PHI¡¬,√ƒ]#k

这些研究结果，一一列举了《红楼梦》的总纲所隐括的全部内容：创作主张、全书的神

话色彩、人物关系、人物结局、人物形象、思想、艺术，以及情节。新红学家站在前人

 
1 金涛、黄葵在《怎样理解〈红楼梦〉的总纲》一文中指出：“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

有关《红楼梦》的一系列指示，发出了向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全面开火的动员令，指导了《红楼梦》

研究领域中大破大立的革命，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红楼梦》的新纪元。”在那个特殊的时

代背景与政治意识形态下，不少著作、论文将《红楼梦》第四回中“葫芦案”视为小说总纲，强调它是

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怎样理解〈红楼梦〉的总纲》，页 41-45）或参考：校《红楼梦》评论小组

《血迹斑斑的“护官符”——〈红楼梦〉的总纲》，页 80-82。 

2 《资治通鉴纲目》，页 3498。 
3 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页 27。 
4 沈天佑《〈红楼梦〉第四回和总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1期，页

49。 
5 张春树《〈红楼梦〉结构简论》，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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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基础上，将小说开头中散落各处的节段式总纲汇总，发现整个前五回其实是一个

大总纲：一个和谐、统一、囊括一切的的有机整体。这使得总纲从节段式向章回式演进。

不过，这并非个案，其它网状结构的叙事作品如绣像本《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中

也有类似的总纲现象，只是尚未受人关注。从结构而言，它对网状结构的叙事作品来说

极为重要，因为它们的叙事巨网尤其需要“大”总纲作聚束与收拢，方能达到“举一纲，

众目张”的效果。 

总之，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总纲，其范式与概念采用《红楼

梦》的用例（下文中所有总纲皆取此意），关注该类型总纲的源头与流传。本文认为，

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是该类型总纲在明清章回小说中的首例，并指出它对后世小

说中该类型总纲具有启发性意义。必须说明，本文不否认其它类型的总纲的存在与其性

能。 

二、 研究意义 

（一）研究总纲的意义 

在明清章回小说中，理论上总纲研究涉及对三个研究领域的探讨。第一，对读者

的阅读体验而言，对作品的全局先作一个鸟瞰，有助于提高读者对作品整体的理解与把

握。第二，对作者的创作而言，一方面，总纲使结构更为精炼、紧凑，不致臃肿、松散。

另一方面，按张竹坡所评，可谓“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

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1，总纲具有写作框架和蓝图的

意义。李渔“工师之建宅”的文学理论便曾指出，写作犹如建宅“当其精血初凝，胞胎

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有顶及踵，逐段滋生，

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2，强调了预先定局对于写作的重

要性。第三，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与审美而言，频繁出现于作品开头的总纲，体现了中

国人独有的“总体先于部分”3的思维方式和时间观念。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

“这种时间意识和整体性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叙事作品的时间操作方式和结构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432。 

2 李渔《闲情偶寄》（北京：中华书局，2014），页 36。 
3 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页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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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1这说明了中国人独有的审美特点对叙事作品的形式与发展的制约，对总纲的形

成存在一定的影响。 

然而对于述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探讨，相关研究都十分薄弱。从数量上来看，研

究《红楼梦》的学者对第一点颇有卓识，但相关研究普遍集中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

代，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便停滞不前。而且在有限的研究当中，总纲研究也存在一些弊

端。 

第一，有的研究承认总纲的存在，但是与其说明它的结构意义与价值，更关注它

的表现手法——预叙。以诸如“整体预叙”2“大预叙”3和“总的预叙”4等形容预叙的

范围的称谓来指称总纲。固然，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总纲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但是不可否认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总纲无法形成为一个公认的文学理论和概念。此

外，还有的研究没有对它使用一个明确的称谓，而是以它的特点来指称。比如，潘建国

在《关于章回小说结构及其研究之反思》一文中说：“譬如同为敷陈大义的小说起首模

式。《红楼梦》竟以五回篇幅，进行了多角度的隐括：其第一回写‘木石前盟’神话，

交代宝黛之宿世情缘；第二回借冷子兴演说，揭示贾府衰败现实；第五回又写宝玉梦游

太虚幻境，听红楼曲，看正副册词，预言群芳之命运”5，其中“敷陈大义的小说起首模

式”就是以总纲的特点作为总纲的代称。本文认为，我们有必要为该研究给予一个统一

的学术名称，从而使该研究能更集中、有条理。 

第二，由于总纲一般出现在作品的开头部分，所以有一些研究将总纲与楔子混为

一谈，尤其立足在《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之上，认为楔子具有隐括全文的作用，亦

即本文认为总纲所应具备的功能6。这些研究有一个学术问题：忽略了楔子概念的本来

意义。楔子源自金元杂剧，用于剧首，起到引入正场的作用；用于两折之间，则起到过

渡、连接的作用。金圣叹是最早化用楔子概念于明清章回小说中的评点家，他将施本《水

 
1《中国叙事学》，页 129。 
2 陈国军《预叙：〈红楼梦〉的一种叙事技巧》，《红楼梦学刊》，1993 年第 04期，页 100。 
3 万润保《论古代小说中预叙的民族特色》，《文学理论研究》，2014 年第 02期，页 69。 
4 邢朝宁《试论〈红楼梦〉第五回的预示意义》，《黑河学刊》，2015 年第 08期，页 33。 
5 潘建国《关于章回小说结构及其研究之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页 74。 

6 比如，詹丹《序言与凡例、楔子与“头回”——论〈红楼梦〉开头的文体实践》，《红楼梦学刊》，

2015 年第 3辑，页 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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浒传》的引首和第一回改为楔子，作为引出主体故事的情节。后来吴敬梓《儒林外史》

承接了该思路，将楔子在第一回标目中标明：“说楔子敷陈大意，借名流隐括全文”。

这句话有两种读法： 

其一，“说楔子敷陈大意”的方式是“借名流”以隐括全文。这意味着，明清章回

小说中的楔子仍不具有直接敷陈大义的功能。它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包含隐括全文的描写，

但不代表隐括全文便是它的基础功能，应仍作戏曲中的楔子之意。关于此点，我们可以

用评点家张竹坡和脂砚斋对楔子的使用情况来作证明。在他们的用例中，明清章回小说

中的楔子仍作连接、过渡的意思，没有后人附会的隐括之意。比如张竹坡说：“故卜志

道虽为子虚署缺，又为瓶儿作楔子也。”1又说：“接言黄四，盖为后爱月楔子也。爱月

儿，又为王招宣林氏楔子也。林氏，又为金莲故也。”2脂砚斋也说：“总是为楔紧五鬼

一回文字”3。在这些批语中，楔子都作引出下一个所要描写的人物、情节的意思。这说

明至少在明清作家和评点家之间，还未有认为楔子具有超出它在戏曲中作用的共识。 

其二，《儒林外史》第一回回目存在互文的可能性，即可以是“说楔子敷陈大意，

借名流隐括全文”，也可以是“说楔子隐括全文，借名流敷陈大意”。按这样的说法，

似乎不得不承认至少《儒林外史》的楔子是具有敷陈大意的功能。然而问题是：如果不

是在首卷第一回的总纲，还能称为楔子吗？比如《红楼梦》第五回，事实上情节已经展

开，人物已在活动，叙事内容已经超出了楔子的范畴。至少，在当前红学界中它还是一

个颇具争议的观点。而且，明清章回小说中还存有许多并非楔子却有隐括全文功能的第

一回，我们又该如何指称？对此，石昌渝很早便注意到，他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指

出：“长篇小说有许多作品没有‘楔子’，但却有相当于‘楔子’的章回，它的作用是

为整个情节制造一个观念的框架，阐释作品的主题思想，或者暗示人物命运和情节归宿，

在全部情节中，它具有某种总纲的性质。”4笔者以为，回应这些问题更有效的方式，是

将“楔子”与“隐括全文”（即总纲）区分开来，将它们视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概念，给

予不同的对待与研究。这样当它们独立存在时，我们可以给予更准确和有效的分析。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39。 

2 同上，页 1002。 

3《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页 249。 
4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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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的研究直接对总纲抱以反对意见。李忠明《试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结

构模式》表示：“我以为无论第几回做总纲，恐怕都不能概括全书的主题，也不符合中

国古典小说的结构传统。”1李忠明的看法从根本否认了总纲存在的意义，与主流的观点

相悖。 

总之，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为总纲研究的开拓作一些尝试，主要侧重在：（1）

研究总纲对读者阅读体验的提升；（2）总纲对作者意图的传达。藉此厘清并完善总纲

的概念，以期它最终能形成为中国叙事学中的一般理论。 

（二）研究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意义 

上述的研究目的会在对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研究中得到落实。本论文以绣

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作为研究总纲的文本，其意义有二：一是打破总纲是《红楼梦》

独创的刻板印象，说明总纲还出现于其它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事实；二是由于绣像本《金

瓶梅》《醒世姻缘传》2与《红楼梦》中皆有具有总纲性质的回目，所以研究绣像本《金

瓶梅》具追本溯源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总括而言，本文的立意所在，就是通过分析尚未引起关注的文本中的总纲叙事，

梳理总纲叙事的流传与演变，说明总纲叙事在明清章回小说中的常见性，以期深化和完

善总纲的概念与内容，为已有的研究提供不同的参考空间。 

三、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本论题为明清章回小说中的总纲叙事，以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为讨论中心。本

论题的相关研究，除了张竹坡的两条批语以外，可谓相当薄弱。只有两篇文章，在论述

中提到意义相当于“总纲”的评价。第一条，陈墨香《说〈金瓶梅传奇〉零折旦剧第一》：

 
1 李忠明《试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明清小说研究》，1991 年第 2期，页 191。 

2 魏子云在《〈金瓶梅〉头上的王冠》一文中说：“成于清初的《醒世姻缘》，在第一回中除有引诗，以

及开头所述的民胞物与之仁心所养，引出故事中的晁源。更在叙说故事之前，写一‘引起’，来申明作

者写这部《醒世姻缘》的主要动机。我们读了这篇引起的文与诗，对于全书的故事，以及作者想表达些

怎样的意想，必能得乎梗概了。”魏子云所形容的“必能得乎梗概”，在笔者看来，就是在说明《醒世

姻缘传》的“引起”具有总纲的意义。这一发现，对于我们了解总纲在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使用情况具有

重要意义。（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页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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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热结十弟兄’，提纲挈领、画龙点睛，更为得势。”1第二条，刘辉《从词话

本到说散本——〈金瓶梅〉成书过程及作者问题研究》： 

r≈∆1{«=3)P»0… ÀÃÕŒœ–"@—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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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诸如“提纲挈领”“总揽全局”和“先有一个总的设计”等，都是在形容绣像本

《金瓶梅》的第一回作为总纲的特点。不过，陈墨香认为只是第一回中“热结十兄弟”

的部分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刘辉则认为整个第一回都是小说的纲领所在。不仅如此，

刘辉还指出总纲对作者创作长篇小说的意义与作用，为我们研究总纲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虽然它们与总纲研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对于我们

认识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中如何通过一些人物情节、诗词歌赋提示作品的主题思想

和人物结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们一共是五篇文章和一部著作（按时间排序）：魏

子云《崇祯本的改写》4；汪启芳《〈金瓶梅〉“词话”本与说散本开头艺术比较》5；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6；王平《论崇祯本〈金瓶梅〉第一回宗教现象的叙事功能》

 
1 陈墨香《说〈金瓶梅传奇〉零折旦剧第一》，见周钧韬《金瓶梅资料续编》（北京：北京大学，

1992），页 137。 

2 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本——〈金瓶梅〉成书过程及作者问题研究》，见刘辉《金瓶梅论集》（台

北：贯雅文化，1992），页 38-39。 

3 同上，页 39。 

4 魏子云《崇祯本的改写》，见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81），页

105-116。 

5 汪芳启《〈金瓶梅〉“词话”本与说散本开头艺术比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2期，页 29-31。 
6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页 10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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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蔚《吕洞宾与〈金瓶梅〉的创作及改作》；2李志宏《一样“世情”，两种“演义”

——词话本与说散本〈金瓶梅〉题旨比较》3。在这些研究当中，魏子云、汪启芳、王平

和李志宏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开头方式，包括篇首诗和“入

话”，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田晓菲对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中的人物和情节的预示

作用颇有创见。许蔚对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中吕洞宾的诗歌与小说思想的联系，作

了相关论证。除此之外，还有两篇综合性的学位论文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它们

是：孙萌《论〈金瓶梅〉说散本对词话本的修改》4和菅永梅《〈金瓶梅〉词话本和绣像

本的比较研究》5。以上所举之文献，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基础与借鉴。虽然综合考量来

看，它们多从伏线、预叙或“入话”入手，没有从具体的总纲层面来理解绣像本《金瓶

梅》的第一回，然而这些缺憾，却正好为本文留出了探讨空间。 

四、研究思路与章节设置 

因此，本文选题为《明清章回小说中的“总纲”叙事——以绣像本《金瓶梅》第一

回为讨论中心》，专注于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中的总纲叙事。本文采用“庖丁解牛”

法将第一回分割成四个有机部分：回目、篇首诗、“入话”与闪现式的小人物，通过对

照法逐个检验它们与后文的对应程度，对作品的纲领性作用，再将它们重组以形成一个

整体的概念，说明整个第一回具有绾毂全书的纲领性作用。这样的用意有二：一是对第

一回是否为总纲进行考辨，此是本文一切论点的基础；二是在分析它是否为总纲的同时，

逐个分析每个部分在读者阅读体验和作者编排叙事中的积极意义。 

基于此，本文的撰述架构如下： 

本文第一章论述的主体为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回目与篇首诗，通过分析它

们对后文的预示作用，强调它们对读者掌握小说的哲思与人物命运时的积极作用。此章

分两节进行。第一节，从哲思与人物两个角度，分析回目中“冷”与“热”的预示作用。

本文认为，在哲思方面，“冷”与“热”是作者春秋笔法的体现，它除了具有张竹坡所

 
1 王平《论崇祯本〈金瓶梅〉第一回宗教现象的叙事功能》，《济宁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期，页，

5-9。 

2 许蔚《吕洞宾与〈金瓶梅〉的创作及改作》，《道教研究》，2011 年第 4期，页 45-49。 

3 李志宏《一样“世情”，两种“演义”——词话本与说散本〈金瓶梅〉题旨比较》，见陈益源主编

《2012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店，2013），页 227-257。 

4 孙萌《论〈金瓶梅〉说散本对词话本的修改》，重庆师范大学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 
5 菅永梅《〈金瓶梅〉词话本和绣像本的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2006 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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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的道教思想以外，还包含了小说的佛教思想。写定者将一部百回小说的哲思隐括于

两个字之中，其卓越的叙事才能由此可见。在人物方面，“冷”与“热”提前预示了西

门庆和潘金莲的人物结局，又可谓是人物命运的凶谶。第二节关注在两首篇首诗，通过

比较绣像本第一回和词话本第一回的篇首诗，说明绣像本第一回的篇首诗对西门庆与一

众女性的命运、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命运具有重要的预示作用。 

第二章关注对“入话”的分析。此章将“入话”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财”论、

“色”论与“空色”论。藉着分析“入话”与小说主旨的关系，还探讨它所影射的人物

与情节，分别与陈敬济、西门庆与小说中的一众女性人物对应。这一章的分析，一方面，

说明了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对读者把握小说主旨与内容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

写定者如此开宗明义地向读者宣告小说的主旨，可见写定者的劝诫与教诲之意非常浓厚，

说明总纲与作品的教诲目的密切相关，为总纲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见解。 

第三章侧重于人物分析，专注探讨第一回中具有引线和预示作用的小人物。此章

的核心目的，是说明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作为总纲并非是无意识下的结果。如果说

前两章中的回目、篇首诗和“入话”本身便具有隐括之意，是《金瓶梅》未完全脱尽话

本小说胎记的体现，难以上升到一整个回目都是总纲的程度，那么见缝插针式地安排具

有预示意义的小人物则能明确说明写定者力图将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制定为一书

之总纲的用意与决心。此章分三节探讨：第一节，分析吕洞宾与小说道教思想的关系，

和他对西门庆命运的预示；第二节，分析卓二姐的预示作用，和李娇儿与卓二姐的介绍

如何楔出后文的孟玉楼。第三节，分析王招宣与张大户对西门庆结局的预示，并为后文

情节和人物留下伏线。 

第四章属于《金瓶梅》版本之间的比较分析。借由《金瓶梅》得天独厚的版本条件

1，通过比较词话本和绣像本的第一回，进一步了解绣像本第一回作为总纲的艺术成就

与价值。此外，通过两个版本之间的比较，更能说明绣像本第一回作为总纲在读者掌握

和理解小说时的积极作用。此章分三节讨论：第一节，篇首诗比较；第二节，开头故事

之比较；第三节，故事梗概之比较。 

第五章属于比较研究。借由对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作为总纲的认识，挖掘《醒

世姻缘传》和《红楼梦》中与《金瓶梅》相似的总纲手法，并试图梳理它们与《金瓶梅》

 
1 相较于其它的明清章回小说而言，《金瓶梅》是为数不多还留有不同版本于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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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此章分两节进行说明。第一节，以《醒世姻缘传》为讨论中心，主要对两部著

作皆以“入话”程式预示后文的做法进行比较，认为两者的总纲叙事是相同大于不同。

第二节，以《红楼梦》为讨论中心，认为《红楼梦》的前五回延续了绣像本《金瓶梅》

第一回的总纲理念，但是在手法上摒弃了话本程式，以《金瓶梅》中其它具有提纲挈领

之效的手法为借鉴，建构总纲，此是《红楼梦》对绣像本《金瓶梅》的总纲叙事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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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谶语：回目和篇首诗 

回目与篇首诗都是明清章回小说的文体标志。回目具有隐括一回情节与大旨的功

能，篇首诗对一回的情节具有指导意义。作为艺术的开端，在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

回中，它们宛如谶语和箴言般微露天机，对小说的哲理思想和人物命运作了提前预示。

读者在小说一开头就能通过它们隐隐察觉到小说发出的命运讯号，尤其是开篇的两首篇

首诗。本章想就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回目和篇首诗作分析，说明它们对小说的哲

理思想和人物命运的预示作用。 

第一节 金钥：回目中的“热”与“冷” 

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回目有两个功能：第一，它是长篇小说分章剖回的标志；

第二，它以最精炼的语言总结、提炼一回的故事内容。从一回的空间结构而言，因为它

是读者落眼的第一处，并承担着概括一回内容的重要作用，所以回目可视为是一回内容

的预告。不过，这仅仅只是在显性层面，即回目文字与正文事件形成相互一致、对应的

关系。随着回目发展的日臻成熟，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回目不再囿于对该回内容

的预告，在隐性层面它还承担着预告一部《金瓶梅》哲理思想的作用，并预示人物在未

来的命运发展，体现了写定者高超的预叙策略与艺术匠心。 

一、回目对《金瓶梅》哲思的预示 

（一）对张竹坡批语的解读 

相较于词话本第一回的回目“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绣像本《金

瓶梅》第一回的回目“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不仅对仗、精巧1，而且

还在哲理方面加以表现，通过“冷热”二字预先透露小说的思想。诚然，张竹坡早已指

出“冷热”二字对于破译全书思想的关键性：“《金瓶》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

二字，为一部金钥乎？”2在他看来，一方面，“冷热”是道家“福祸相倚”学说的体现，

象征着自然运行中物极必反的规律：“是知祸福倚伏，寒暑盗气，天道有然也。”3以及

 
1 学术界对词话本第一回的回目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比如石麟《章回小说的回目来源演变及其文化意

蕴》:“如其开卷第一回的回目即为‘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诚可谓‘七上八下’，大

不对称。”（《明清小说研究》，2004 年第 1期，页 24。） 

2《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2。 
3 同上，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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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冷欲盛而热将尽也”1；另一方面，“冷热”又作世态炎凉之意2：“富贵热也，热

则无不真；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不谓冷热二字，颠倒真假。”3从张竹坡的评语，我

们可以引申出两点：（1）“冷热”二字的关键性，是把握小说思想的重点；（2）虽然

张竹坡未有明确的文字说明，但是建立在（1）的基础上，由于“冷热”是在开篇之首，

又对小说思想有所提示。从先入为主的阅读理念，我们诚可以认为“冷热”二字具有预

先揭示小说思想的作用。张竹坡的看法确立了本文认为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回目

具有预先揭示小说思想的作用的观点。不过，本文认为“冷热”二字除了预告小说的道

教思想和反映世态炎凉的现实以外，或许对小说的佛教思想也有所提示。（下文作详细

的分析） 

（二）“看得破”：“热冷”与“真假” 

在玉皇庙中风风光光“热”结的金兰情谊，在小说结尾却以“冷”结。其实早在

“热”结之时便有“冷”的迹象与预兆，比如第一回中的卜志道之死，第三十五回西门

庆冷待白赉光，第四十二回元宵夜西门庆避祝实念等。在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

写定者以“一朝平地风波起，此际相交才见心”4作为玉皇庙“热”结的结尾，可谓又是

预叙之笔，预先讽刺了十兄弟情谊之“假”。最终，“假”的本质在时间的沉淀与世态

的更替后得到完全地显露。 

至于武氏兄弟，在开卷伊始，相比《水浒传》中淡了的兄弟情谊，却到底是“嫡

亲”兄弟。在武大死后，武二郎泄怒杀了皂隶李外传，又设局手刃罪魁祸首潘金莲与王

婆。初以“冷”遇，终以“热”结（激情杀人），让读者见证了武氏兄弟情谊之“真”。 

在回目的两组人物关系中，“假”与“真”的本质在世俗的“热”与“冷”的形式

下被遮蔽，我们所看到的“冷”与“热”，说到底是被“遮蔽”的现实，只有对现实“解

蔽”，才能敞露其“本真”。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写定者以反讽性的“冷”与“热”警

醒世人对事物本相的关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源自于佛教思想，借此以反对人类主观的

 
1《中国叙事学》，页 12。 
2 值得注意的是，田晓菲教授在其《秋水堂论金瓶梅》中对“冷热”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她从词义的

角度剖析“冷热”，也认为“冷热”即世人常谓之“炎凉”。（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2。） 

3《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9。 
4 兰陵笑笑生著，齐烟、汝梅校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香港：三联书店；山东：齐鲁书社，

1990），页 5。（以下出现仅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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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和执着。《金刚经》有云：“凡所见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1意思是一切人的肉眼所能看见的事物，都并非实相。如果人能不被虚幻的外相所迷惑，

进而认识到所见并非真相，即能明心见性，排除邪念。所以“解蔽”“看得破”，不被

表象迷惑是修成至高无上的觉悟之心的关键。这正是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回目与

正文所一再强调的核心思想。因此，孝哥（西门庆的转世）的法号为“明悟”，便是要

醒悟之意，绣像本无名氏旁批：“一部本旨。”（页 1421）而且，单就小说第一回而言，

写定者已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了五次“看得破”。兹将五次“看得破”罗列于下： 

ST ÎUVWÜH0XXYY0ZZ[[0\‰<]î^_J0`‰abFcd

ef]#gh Sik

jT Î$ÆklmnoÀpnq0r∞a"s‰tu]#gh jvwik

wT Îrxlûr03lcFuyz05ñü{Är∞a,]#gh wik

|T Î}Är∞a,0x~∞�œÄÅ02ÇÉvÑ‰ò,ÖÜáà˘âäã$0

2å_vç‰é,èêëí]#gh wik

ìT Î˛lîïñóò0ôöõú0r∞a,0ùléûüÜ†°ô¢£0§•¶

ß0®©/™0´∞ñ"0x2¨≠Æ-Ø∞±≤≥¥µ]#gh wik

从词义上说，“跳不出”“打不破”“懂得来”和“看得破”都是一个意思，尤其“跳

不出”“打不破”都是凡人处世的真实写照。不仅如此，写定者还借引《金刚经》中“如

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2一句，再次强调不要执着于相状，按张竹坡的评点，可谓“是

一部大主意大结果，大解脱”3。此外，第一回的“冷热”和“真假”还与第九十七回“假

弟妹暗续鸾胶，真夫妇明谐花烛”前后照应，按张竹坡所评，可谓“夫一回‘热结’之

假，‘冷遇’之真，直贯至一百回内”4，可见写定者笔法之妙。5后来《红楼梦》中的

 
1《金刚经》，载于张燕婴等译注《中华经典藏书：全套典藏装》（北京：中华书局，2012），页 26。 

2 同上，页 74。 
3《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2。 

4 同上，页 1521。 
5 商伟教授指出，“真假”还体现在“虚写实有其地的阳谷，坐实无中生有的清河。……具体来说，《词

话》从一个有历史根据、也可以验证的地点，转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空间，并且把它写得细节充盈，

逼真可信，煞有介事。这正是关于小说艺术的一个声明，也是小说艺术的一个胜利。”（商伟《复式小

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2016 年第 5期，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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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月宝鉴”正是对此一思想的沿袭。因此，除道家思想以外，“冷热”或许还有预先

揭示小说的佛教思想的作用，是《金瓶梅》佛道合流的体现。 

总之，由上述分析可见，作为读者阅读时最先接触的文字，回目中的“冷热”起到

预先点明小说的佛道思想的作用，真正做到了见微知著。 

二、回目对人物命运的预示 

从回溯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回目中的“热”与“冷”作为一“假”一“真”

的本质，早已埋下西门庆与潘金莲的人物结局。正因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是虚情假

意，所以在小说之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西门庆与十兄弟从“热”结到疏离、背叛，最

后分崩离析的结局。这是一段本质决定发展的关系。以凑分子钱的情节为例，在小说第

八十回中，十兄弟为西门庆祭奠筹算分子钱。他们一共凑了七钱。这不禁令人想起《红

楼梦》第四十三回中贾母为凤姐生日筹算分子钱的情节，贾母道：“我想着咱们也学那

小家子，大家凑份子” 1。一家子一共凑了一百五十两。固然，十兄弟无法与大家族的

荣国府相提并论，但七钱的数目实在令人心寒不已，想《红楼梦》中丫头辈的“平儿、

袭人、彩霞等，还有几个丫头来，也有二两的，也有一两的”2，一人的数目便已超过九

人所筹之数，其兄弟情分深浅不言而喻，按夏志清的评语：“总共凑了七钱的大数目（约

相当于美币七十分！）。”3此是确评，实在令人唏嘘不已。这一情节其实早在第一回十

兄弟为热结凑分子钱时已有预兆。想当时西门庆道：“众兄弟便随多少各出些分资。不

是我科派你们，这结拜的事，各人出些，也见些情分。”（页 8）然而，按吴月娘所言：

“止应二的是一钱二分八成银子，其馀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红的黄的，倒

象金子一般。”（页 10）可见兄弟情分之浅，早在“热”结之中已有“冷”兆直照西门

庆之死。孙萌表示，一热一冷作为一假一真的本质，“使西门庆最终所遭受的背叛具有

了更为浓厚的悲剧色彩”4。笔者以为，“悲剧色彩”不够确切，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宿

命色彩”。“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则正因为是“亲”哥嫂，所以金莲谋杀武大郎一事，

使武二郎杀金莲成为必然。这就是说，两位主人公的人生命运，早在第一回的回目中就

能瞧出事态不得不然的端倪，所谓“草蛇灰线，伏线千里”，写定者早在第一回的回目

 
1 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页 574。 

2 同上，页 576-577。 

3 夏志清著，胡益民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页 180。 
4《论〈金瓶梅〉说散本对词话本的修改》，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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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已埋下两位人物命运的伏线，预示人物与事件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样的发展是必

然的、合乎规律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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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命运的挽歌：两首篇首诗解析 

从话本小说开始，作者会在正文之前用一首诗词或一诗一词开篇。这些篇首诗词

通常具有预先点明主题，概括全文大意的作用。章回小说从话本小说中脱胎而出，所以

早期的章回小说沿袭了话本小说的开篇体制，利用篇首诗词提纲挈领地点明正文的主

旨，预先概括正文的内容。绣像本《金瓶梅》没有完全脱尽话本小说的胎记，在小说伊

始模仿话本小说的开篇模式，通过两首诗歌预示小说重要人物的结局。 

一、《铜雀台怨》对西门庆与众妻妾的命运预示 

（一）程长文《铜雀台怨》:《金瓶梅》结局的预演 

关于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第一首篇首诗，田晓菲指出此诗出自唐代女诗人

程长文的乐府诗《铜雀台》1。这首诗最早见于五代后蜀韦縠编著的《才调集》，原题作

《铜雀台怨》： 

∂∑ò>∏Hπ0∫ª‰ºΩæø]¿¡¬¢√Gƒ0≈∆«»œ… ]Å

ÀÃÕŒœ–0—“”"Ω‘’]”"Ω‘H‰/0÷"◊ÿ Ÿ⁄]$k

程长文《铜雀台怨》原脱胎于南朝诗人江淹《铜雀妓》： 

“∑òœ¤0‹¢›ÃÕ0¿¡fi¬√0fl‡·‚„]œ‰Â—Ê0£ÁË

–»]È±ÍÎÎ0ÏÌ*ÓÔ]ÒÚ¬50ÛÙı‰ˆ]˜F∏«¯0$˘ä

"˙]˚¸Ω‘˝0˛≤ˇ!"]!k

这两首诗无论在用词或叙事顺序上皆为一致，都是悲情型铜雀文化主题下的作品，讲述

曹操临死前嘱咐姬妾们，以后每逢初一、十五要向他的灵帐前歌舞。然而岁月无情，不

但君王不在，连遗命嘱托的妻妾们也风云消散，表达了诗人对物是人非的感慨，按田晓

菲的评点，可谓“描绘了一幅今昔对比的兴亡盛衰图”4。后来《铜雀台怨》又被《乐府

诗集》、郭茂倩《文苑英华》《全唐诗》所收录。在被绣像本《金瓶梅》引用之前，《铜

雀台怨》并不曾见于任何通俗作品之中，说明绣像本对《铜雀台怨》的引用不存在时代

 
1《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7。 

2 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才调集十卷》（北京：商务印书局，1922），页 119。 

3 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 475。 
4《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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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影响的可能1。这么说来，正如黄霖在《关于金瓶梅崇祯本若干问题》中所评价的：

“崇祯本的改定者并非是等闲之辈，今就其修改的回目、诗词、楔子的情况看来，当有

相当高的文学修养。”2此是确评。从他对《铜雀台怨》的化用，可见他深厚的文学修养

与独到的眼光。《铜雀台怨》与《金瓶梅》树倒猢狲散的故事结局十分契合，它们都叙

述了一个钟鸣显赫非常的大家庭忽喇喇塌圯的故事。尤其是《金瓶梅》第九十六回中“春

梅姐游旧家池馆”所见之萧条、零落的景象： 

#$%&0̋ '()]*+,-›./00:12m34]5-6789:0

‰;<= >̆v?@ABC0D¬EF]7GHIÚYJ0KLvMN≤O]PQ

RSTU>0VWXñY‹¤]ZÇ[\¬H%0ö]éÿÄUñ]gh Sw^_ik

这段文字描写了西门庆死后人去楼空、园中花木凋零的景象。想当初，“四时赏玩，各

有风光”（页 234）的花园：“春赏燕游堂，桃李争妍；夏赏临溪馆，荷莲斗彩；秋赏

叠翠楼，黄菊舒金；东赏藏春阁，白梅横玉。”（页 234）如今却是一片破败不堪的景

象，这幅末世景象正重现了《铜雀台怨》中“雄剑无威光彩沉”与“玉阶寂寞坠秋露”

的景象。《铜雀台怨》中英雄已去，佳人不在的情景,也与《金瓶梅》尾声中西门庆已

逝，佳人等风流消散的结局一致。想当初，在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中，金

莲弹琵琶、玉楼拉月琴、李瓶儿在旁代板，三人合唱《雁过沙》，当时情景正如歌中所

唱的，“此景佳无限”（页 352）、“此景犹堪羡”（页 352）。然而“只恐西风又惊

秋，暗中不觉流年换”（页 352），最后李瓶儿仙逝，西门庆精尽人亡，金莲遭武松杀

害，玉楼再嫁李衙内，曾经一起歌舞的妓妾风云消散，正是《铜雀台怨》中“宝琴零落

金星灭”和“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的真实写照。另外，西门庆临死前对

潘金莲的遗嘱：“我的冤家，我死后，你姊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休要失散了。”（页

 
1 笔者在此尤其强调这一点，因为有许多学者认为《金瓶梅》书中“大量抄袭和采录他人之作，从宋元话

本、元明杂剧、传奇中采录了许多内容”，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也指出：“从叙事层面看，

《金瓶梅》一方面容纳了大量的话本、曲词、保留着一些说唱文学的痕迹”。（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

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 288。）除此之外，诸如：杜明德《金瓶梅研究综述》，

见王平、李志刚、张廷兴《金瓶梅文化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页 76；韩南

《〈金瓶梅〉版本及素材来源研究》，见包振南、寇晓伟编选《〈金瓶梅〉及其他》（长春：吉林文史

出版社，1991），页 14–141；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本——〈金瓶梅〉成书过程及作者问题研究》，见

刘辉《金瓶梅论集》（台北：贯雅文化），1992），页 15。 
2 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一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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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又与曹操嘱托妻妾的情景遥呼相应。可以说，《铜雀台怨》是一部《金瓶梅》结

局的浓缩性的表达。两者皆具备了“死亡”“时间”“落败”与“消散”的共同要素，

写定者正是利用二者互通的特点，将《铜雀台怨》置于《金瓶梅》的首卷作为第一回的

篇首诗，使《铜雀台怨》成为《金瓶梅》结局的预告和预演，成为西门庆一家的命运挽

歌。并且，它与绣像本第一百回的篇首诗首尾呼应： 

`ÿabìDc0deœf&gê]Vhiÿcjk034lmnío]p

VKqr_é0s˝tuv›w]xyEéz{ì0)|}U*©£]gh S|_~ik

这一首诗，按学者菅永梅所评，可谓“不同的是，第一回只是预言和提示，而一百回时，

这一切却都已经变成了事实。”1确实令人唏嘘不已。此时，诗歌的内容已成为特定的、

明确的、已完成的事件、环境与氛围。 

(二)《金瓶梅》对程长文《铜雀台怨》的修改 

为了更贴合小说的叙事发展，并强化《铜雀台怨》对《金瓶梅》结局的预示，写定

者通过后事之明，对《铜雀台怨》的细节进行了调整，使《金瓶梅》的结局能更准确地

从《铜雀台怨》得到提前透视。 

第一，《金瓶梅》的《铜雀台怨》不作“君王”，而以“豪华”代之，表示“豪华

去后行人绝，萧筝不响歌喉咽”。原因有四：（1）它与最后一回的篇首诗中的“豪华”

前后呼应，体现了作者对小说结构的重视，可谓独具匠心。（2）从人物形象而言，西

门庆不是“君王”，无法与一世枭雄的曹操相提并论。这与词话本中刘邦与项羽和西门

庆的形象不契合的问题相类似，按魏子云所评，可谓是“一项戴不到西门庆头上的‘王

冠’”2。（3）从小说叙事和宗旨而言，如果说“君王去后行人绝”，即西门庆死后“行

人绝”，其实与小说叙事并不贴合。西门庆之死对西门庆家族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势”

的消散。离开了权势的西门庆家族，就像鸷鹰失去了双翅。那些原本被其财势所诱惑，

曲意奉承的人们也就不再上门拜访了，所以门可罗雀。写定者作“豪华”去后行人绝，

可谓抓住了西门庆家族败落的关键。从人本位“西门庆”到物本位“豪华”的转变，更

贴合小说“酒色财气”的宗旨，达到导愚的效果，预先向读者揭示尘世万物由“豪华”

到“萧条”，由“热”到“冷”，由“色”到“空”的虚空本质。（4）从叙事内容来

 
1《〈金瓶梅〉词话本和绣像本的比较研究》，页 19。 
2《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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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豪华去后行人绝”预示的不仅是西门庆的离去，更是西门庆家族从发迹到“财”

“势”皆去的悲剧，可以说，是将个人的失落扩大为整个家族的失落，与《金瓶梅》的

结局更为契合。在小说结尾，西门庆的家族生意陡然衰弱，绒线铺、缎子铺、解当铺、

生药铺相继关门，官职被张二官顶补。四个姬妾（当时李瓶儿已死）风流云散，嫁人的

嫁人，被卖的被卖。奴婢、下人们、亲友相继反叛。俨然一副繁华落尽的炎凉景象。 

第二，《金瓶梅》的《铜雀台怨》不作“萧竽”而作“萧筝”1。从“竽”的历史

发展进程来看，“竽”到了宋代便已失传，所以写定者作“萧筝”而不作“萧竽”应该

是为了贴合创作时代而故意改之。而且在《金瓶梅》的百回叙事中，检索到“筝”有 54

处，完全不见“竽”的身影。因此，作“筝”有映带后文之效。 

二、《警世》对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命运预示 

（一）词话本中的《警世》 

关于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第二首篇首诗，正如说书人所说，乃出自吕洞宾之

手，题为《警世》，见于《全唐诗》卷八五三： 

y�ÄH∏ÅÇ0É,Ñ¡ÖÜá]àâ‰~H»0ú�ä∂ãåç]$k

这首诗除了见于绣像本《金瓶梅》的首卷之外，还见于词话本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脱阳： 

éè8rÍÎ)DêDÄë0íìF_¬î]#˙ïÍÎñ_©>0≠í

/ó]# ÀÃü]òô˙F0§‰]rçqé0åöH{]õñ3òFúù∞

HÄ≤"@Äû]üHÄä†°\V∞gÍÎ1¢œ£0Å∏§∑0•≠sf¶

ß]®Q©™0´¨≠@0ÆØ∞0…±¡0≤•≥]H0¥µ0∂∑C∏0π

∫>¬‰8ªºΩæø˝0¿¡¬√]ƒ≈∆0«»…0"∫{º ]F2ÁH

¡0ÀéWHH‰Ãº#y�ÄH∏ÅÇ0É,Ñ¡ÖÕá˘àâ‰~H»0

ú�ä∂ãåç]!k

 
1《才调集》《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皆作“萧竽不响歌喉咽”。《全唐诗》收录两首，一首作“萧

竽”，见于卷十七；另一首作“萧筝”，见于卷七百九十九。“萧竽”版题作《相和歌辞·雀台怨》，

“萧筝”版则题作《铜雀台怨》，与《才调集》《文苑英华》《乐府诗集》所收录“萧竽”版同名。 

2 陈贻焮《增订注释全唐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页 806。 

3 兰陵笑笑生著，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梦梅馆，1993），页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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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引文可见，词话本作者从西门庆纵欲而丧命的结果，批判了两件事情。第一，“色欲”

之厉害。为情色所着迷者，必招致杀身之祸，此为作者前三句话之大意。第二，强调女

色“祸水论”。作者极力批评女性对男性的危害，认为女性虽有妖娆优美的身姿，却是

“花面金刚，玉体魔王”“柳眉刀，星眼剑，绛唇枪”“体似酥”却“腰长剑”，其美

色如利剑一般让男性身体日渐衰败，大有淫邪尤物之色彩。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词话本

显然更苛责后者。虽然男性自身无法控制欲念存在一定的责任，但词话本作者还是将矛

头主要指向女性对男性的影响和危害。诚然这样的处理方式有袒护男性之嫌，却与原文

中金莲因欲火难捱连灌西门庆三丸胡僧药，导致西门庆病情发作以至于死的情节相吻

合。甚至在西门庆奄奄一息之时，潘金莲仍然在“晚夕不知好歹，还骑在他身上，倒浇

烛掇弄，死而复苏者数次”1，连绣像本无名氏评点者都不禁为西门庆感慨：“可怜。”

（页 1149）如果我们将词话本作者所批判的“女色”“二八佳人”与金莲对应，“愚夫”

与西门庆对应，会发现《警世》完全可以套用在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上，金莲巨大的

欲望确实是造成西门庆“骨髓枯”的直接原因。因此，在叙事内容上，《警世》可被视

为一首批判金莲的诗歌，它与金莲和西门庆之死密切相关。在叙事功能上，它与正文形

成一前一后，互动互补的关系。 

绣像本写定者在构设情节时，则颠倒了西门庆之死与《警世》的前后关系，将《警

世》超前置于首卷的开头，使《警世》成为西门庆结局的预演，尤其“腰间仗剑斩愚夫”

和“暗里教君骨髓枯”两句是发出西门庆悲剧命运的讯号。“二八佳人体似酥”和“腰

间仗剑斩愚夫”则是对金莲美丽又狂暴的妖魔化形象的预告。 

（二）《警世》中的“愚夫”与“明悟” 

正如一些学者所注意到的，《警世》原作“凡夫”，不作“愚夫”。2绣像本写定

者作“愚夫”，可以从二个方面进行解读。 

第一，在人物形象方面，“愚夫”更贴合西门庆的人物形象，具有提前揭示西门庆

作为一个“不能醒悟”的“愚夫”的作用，执着于对“财”与“色”的追求，从而导致

他最终牡丹花下死的结局。甚至，将死之时都执迷不悟，作者写西门庆“自觉身体沉重，

 
1《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1125。 
2 诸如：王平《论崇祯本〈金瓶梅〉第一回宗教现象的叙事功能》，《济宁学院学报》，2009 年第 01

期，页 5-9。许蔚《吕洞宾与〈金瓶梅〉的创作及改作》，《道教研究》，2011 年第 4期，页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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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便发昏过去，眼前看见花子虚、武大在他面前站立，问他讨债。又不肯告人说，只教

人厮守着他。见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莲，心中舍他不的，满眼落泪”（页 1152），

绣像本无名氏评点者旁批：“至死不悟，而犹作此态，真正犬豕。”（页 1152）此是确

评。毕竟“凡夫”二字颇有为西门庆开脱的嫌疑，由“凡”夫改为“愚”夫，一字之差

更加深作者对西门庆的批判。虽然王平也认为：“如果说‘凡夫’还有为情所动的可能，

那么‘愚夫’就是不辩真伪，误以色为情。”1不过，笔者以为，绣像本作“愚夫”并不

在批判西门庆“不辩真伪，误以色为情”。如果是“不辩真伪，误以色为情”，即认为

西门庆是以追求“情”为人生理想，误入了“色”网，实非《金瓶梅》的叙事理念。从

头至尾，西门庆的人生追求都是以“色”和“财”为核心理想，没有对“情”的追求。

绣像本《金瓶梅》以“愚夫”指西门庆，是以佛教的空色思想批判西门庆“看不破”真

伪的愚昧，误以“色”为真，实不知“色”的实相乃“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后

文第二章第三节与第四章第一节对此有更详尽的讨论。） 

第二，在小说哲理思想方面。“愚夫”与小说结尾里的“明悟”首尾呼应。“明

悟”，即转世后西门庆出家的法号。两者前后勾连，使小说呈现出一条由“不悟”到“大

彻大悟”的叙事脉络，反映小说的宗教思想，体现作者的结构意识，按绣像本无名氏评

点者的评语，乃“一部本旨”。（页 1421）前文已指出，绣像本《金瓶梅》力图引导读

者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将人生痛苦的原因归结于“跳不出”“打不破”世间的物质表象。

由“愚夫”开篇，以“明悟”结尾，作者不仅期许西门庆能“醒悟”，还期望读者在阅

读完全书后能有所“明悟”，从而看破世间盛衰消长之机。可以说，从“愚夫”到“明

悟”不仅是西门庆的修炼过程，也是读者的修炼过程。 

总之，我们看到了绣像本写定者的匠心独运。细小的回目宛如箴言般微露天机，

对小说的哲思作了暗示，还与两首篇首诗如“凶谶”般以先知的口吻预示了小说一众人

物在未来的悲剧命运。它们对后文的预示作用，是使第一回成为总纲的设计之一。 

 

 

 

 

 
1 《论崇祯本〈金瓶梅〉第一回宗教现象的叙事功能》，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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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隐括：入话 

绣像本《金瓶梅》的开篇继承了以往话本小说开头以“入话”开场的写法，借“入

话”开宗明义地说明小说的主旨，并在释义的过程中隐括后文情节。需要说明的是，本

章所要分析的“入话”部分，指的是由《铜雀台怨》和《警世》开篇领起之后，从“这

一首诗，是昔年大唐国时”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部分。1它与两首篇首诗前后承

接，不仅与篇首诗歌的内容相互照应，还使篇首诗歌原本朦胧婉约的预叙内容变得清晰、

明朗，而且隐括更多思想与情事。 

第一节“财”论与陈敬济 

一、“财”论与小说主旨 

首先，我们来考察第一部分，“财”论。为了便于从上下文揣摩文意，兹将原文照

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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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采用贫富两种境遇的对比，透过强烈的落差，说明“财”之利害。无“财”则无“酒”，

连志气都被消磨殆尽。有“财”则佳人、美酒皆可拥入怀中。既是心胸有淤结之气，“财”

也可消解拨遣。在作者看来，“财”是实现其它欲求的基础，诚如晋人鲁褒《钱神论》

有云：“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

 
1 对于“入话”范围的划分，本文参考的是胡士莹先生所著的《话本小说概论》，详见胡士莹《话本小

说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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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1所以，无“财”之人渴望拥有，

如金莲总觊觎李瓶儿的财富。有“财”之人渴望长久，如西门庆对更多财富和权势的追

求。这两种人皆受“财”所牵制。由此也导致了“得势叠肩赖，失势掉臂去”的“炎凉

恶态”。 

这段“财”论，开宗明义地点明了《金瓶梅》的主旨之一，即对世人痴迷于“财”

的批评和劝告，按张竹坡所评，可谓“此书单重财色”2，“此书独罪财色”3。绣像本

《金瓶梅》的全部描写都在告诉读者“财”和“色”的罪恶与执着于追求“财”与“色”

的悲剧，如：因财产落空抑郁而死的花子虚；私吞花太监和花子虚财产的李瓶儿，被花

子虚索命而死，最后全部箱笼被吴月娘据为己有；因家中度日不过而被迫贱卖的金莲，

为了钱财又主动以三十两转卖给张大户，并且究其一生都在与李瓶儿攀比首饰和装扮；

一生竭力追求更多财富的西门庆，贪图富孀孟玉楼和李瓶儿的财产，巴结贿赂各大官员

升官发财，最后生意、兄弟、姬妾全成了张二官的生意、兄弟和姬妾，作者在他临死之

时尤其劝谏道：“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页 1154）。

还有一些小人物，如监守自盗却最终沦落风尘的孙雪娥，为了钱财而贩卖妻子与女儿身

体的韩道国，趋炎附势私吞银两的应伯爵，因贪财而惨遭杀祸的王婆等等，在《金瓶梅》

中不计其数。不仅如此，小说的布局也呈现为“财”“色”两条叙事线齐头并进。“财”

线以西门庆和家庭外部活动为主，包括十兄弟、官员、政事、生意等，从第十回到第七

十九回，随着西门庆之死戛然而止。“色”线以西门庆与家庭内容活动为主，包括一妻

五妾的明争暗斗和西门庆私会的其他女性，从第一回一直发展到最后一回。关于这一点，

张国风也注意到:“社会上的各条线索，都通向西门庆；家庭内的各条线索，大多通向

潘金莲。”4他也认为，《金瓶梅》的叙事可划分为家庭内部线和家庭外部线。总之，作

为小说主旨之一的“财”线，“入话”中的“财”论达到预先揭示小说主旨的作用。 

二、“财”论隐括陈敬济的人物命运 

陈维昭认为，“财”论以及“财”论中“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的描

写是西门庆的人生写照，与“先前恁地富贵，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

 
1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订《艺文类聚》（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 1182。 
2《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 
3 同上，页 9。 
4 张国风《话说金瓶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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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一段相互照应。1事

实上，无论在词话本或在绣像本中，西门庆的初始条件都并不贫困，退场时其财富更是

达到了最巅峰和繁华的境界。换言之，西门庆从未经历过“财”论中大起大落的人生，

更没有体验过“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的处境。这些，以及“后来煞甚凄

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的描写，都是西门庆死后西

门庆的家眷，尤其是他的女婿陈敬济的人生经历。在西门庆死后，陈敬济独挑大梁，承

担了小说最后二十一回的内容。在这最后的二十一回中，他经历了三起三落的人生遭遇，

曾接受过分别来自王宣、侯林儿和春梅三位贵人的扶持与协助。这三起三落的故事正是

“财”论中大起大落，“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的遭遇的具体表现。可以

说，“财”论是陈敬济人生命运的前导预示。 

首先，“财”论中“一身冻馁，就是那粥饭尚且艰难，那讨余沽酒”一句，与陈敬

济在冬夜里打梆子的情节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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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陈敬济躲在“墙底下”“冻得耸肩缩背，战战兢兢”的境遇，与梦中“在西门庆

家，怎生受荣华富贵，和潘金莲勾搭，顽耍戏虐”的富贵淫佚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2曾

经的富家公子哥儿，如今沦为冷铺中的乞丐，靠着摇铃打梆苟延残喘，不正是“财”论

中“一身冻馁，就是那粥饭尚且艰难，那讨余沽酒”的真实写照吗？ 

 
1 陈维昭《世情写真金瓶梅》（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页 150。 

2 陈维昭教授指出此一情节与《红楼梦》的相似性，他表示：“《红楼梦》原稿最后的宝玉行乞也如此

情状吧？”颇具卓识。（《世情写真金瓶梅》，页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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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财”论中“到得那有钱时节，挥金买笑，一掷巨万”一句，不禁令人想起

陈敬济曾经如何“挥金买笑”，斥巨资花一百两买冯金宝当妾。可跌落后，王俺士给的

一两银子、五百个铜钱，却只够他两日的花费。 

再次，“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想当初吴月娘如何主动与陈敬济交

好，却在西门庆与西门大姐死后，为了夺取箱笼、妆奁并杜绝后患，与吴大舅和吴二舅

设法陷害陈敬济，试图假借知县与法律之手将陈敬济置于死地，岂非“亲者如同陌路人”

的真实写照？ 

最后，“财”论中“要斗气钱可神通，果然颐指气使。趋炎的吮痈舐痔，真所谓得

势叠肩赖，失势掉臂去”一句，也与陈敬济的人生经历相呼应。在第三起中，陈敬济与

春梅重逢，他的财运可谓直转而上“到得那有钱时节”，不仅荣获参谋之职，还在“旧

时朋友陆二哥陆秉义”的谋划下追回了被杨大郎骗取的九百两，夺回了酒店。荣华富贵

之极，堪比生子加官之时的西门庆，正是“要斗气钱可神通，果然颐指气使”的真实写

照。想当初，陈敬济被杨大郎拐走银两，在人生最失意之际，除了侯林儿，不见一星半

点的朋友。如今有春梅和周守备作靠山，趋炎附势之辈突然涌现，正呼应了“财”论中

“趋炎的吮痈舐痔，真所谓得势叠肩赖，失势掉臂去”一段。 

由此可见，陈敬济与“财”论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财”论表达了作者对

“财”透彻的认识与醒悟。另一方面，“财”论预先为陈敬济的命运遭遇给予本质上的

解释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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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色”论与西门庆 

一、“色”论与小说主旨 

接下来，我们分析第二个部分，“色”论： 

l◊:rtF,”‘]Ürl◊Wá0irtàÙ‰â,Æìä0ãÀ‰å

,çéf0ÕtèÌêë,JU›0ü◊xÄäH÷‰líÍ—ì0()îï,0

˙”ñó]òÄt)õgF,H0~=çôòöÄä3õF0xÏHÒúùlû

ü0)%=œR"ï0üƒt)†ï°0öB‰¢¯£,ß30ö‰Ç˘§,é

î]⁄•"‰]&=à¶ßı0®=ä8b©]Ê2Íí31!|0*™F´H]

%>ñî¨ì–0–7≠ÆÀÁ0Ø∞‰±0Íq<¢0ì≤≤⁄01lt7≥¥

µía`0"∂∑∞∏π∫ ≈̆ª∑dLº50}Ωñæøì]$ÆkÎmno

Àpnq0r∞a"s‰t#]34HF‰2⁄tF,”‘’ºgh jvwik

这一段则强调“色”的利害。从好“色”导致“性命不保，妻奴难顾，事业成灰”的结

果，劝诫世人把色欲警戒。然而道理容易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事实，问题在

于人们明知如此却难以抵制诱惑。正如作者所说：“生我之门死我户，看得破时忍不过。”

一方面，“色”是“生我之门”，是生命诞生的起点。另一方面，人们对“色”的无止

境的本性需求又是导致生命枯竭的主因，西门庆便是一例。 

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直接把小说一百回的叙事主旨挑明，有如作思想总结般带有说

教的露骨和直接。我们知道，《金瓶梅》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它的情色描写，所以从

其诞生至今，一直都被世人视为淫书，更有“古今第一淫书”的奇号。固然《金瓶梅》

具有崇高的文学价值和哲学意义，但不能否认它确实有许多赤裸又放肆的淫秽描写。例

如，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第二十九回“潘金莲兰汤

邀午战”，第三十七回“西门庆包占王六儿”，第五十一回“打猫儿金莲品玉”，第五

十二回“应伯爵山洞戏春娇，潘金莲花园调爱婿”，第七十八回“林太太鸳帏再战，如

意儿茎露独尝”，以及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丧命”等。在这些内容中，作者大写特

写男女苟合之事，毫无顾忌地给予直接、详细的正面描写。不过，尽管作者乐此不疲地

在“色”上大做文章，他对色欲是持以否定的态度。黄霖在《〈金瓶梅〉漫话》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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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认为，从“色”欲型人物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的接续死亡，可以得知

作者是以此一干人物为法，警醒世人贪“色”的恶果，奉劝世人勿重蹈覆辙。此是确评。

在第七十九回中，作者便借西门庆精尽人亡的结果劝诫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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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借吴神仙之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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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说明作者写淫并非出于娱乐或欣赏，而是重在谴责，盖为世戒，诚如廿公所说：

“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2东吴弄珠客《金

瓶梅序》也说：“盖为世戒，非为世劝。”3要之，《金瓶梅》写淫正是为了止淫。读者

不应片段地阅读《金瓶梅》，然后断章取义，正如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五十二回中所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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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确评。如果我们零星地看《金瓶梅》，只能见其中声色犬马，荒淫无度的淫佚生活，

“反以为行乐之符节”5。只有当我们一气读完之时，才能看见“色”欲推至极境之后对

生命的负面影响。而这样的哲理深度与劝诫目的，早在“色”论中已有明确的说明和警

告。由此可见，原来，早在第一回开卷开宗明义的“色”论中，作者已坦然剖其创作主

旨：儆色。据此可以说，“色”论具有预先交代小说主旨的功能。 

 
1 黄霖《〈金瓶梅〉漫话》（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页 48–49。 

2《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3。 

3 同上，页 4。 
4《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42。 
5 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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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色”论隐括西门庆的人物命运 

若从后事之明的角度来看，“色”论在预先叙述的用法里，具有提前预告西门庆人

物命运的作用。 

首先，“还有那一种好色的人，见了妇女略有几分颜色，便千方百计偷寒送暖”，

此句预现了西门庆追求女性的心理和手段，与后文中追求潘金莲、孟玉楼、宋蕙莲和林

夫人等情节相呼应。比如，西门庆初遇金莲，作者写西门庆“却说这西门大官人自从帘

下见了那妇人一面，到家寻思道：‘好一个雌儿，怎得勾到手？’”（页 37）于是四访

王婆，又设十件挨光计。又比如，西门庆见宋蕙莲，作者写他见宋蕙莲“把鬏髻垫的高

高的，头发梳的虚笼笼的，水髩描的长长的，在上边递茶递水，被西门庆睃在眼里。”

（页 284）于是，便托玉箫送缎子、传话。 

其次，“一到了着手时节，只图一瞬欢娱，也全不顾亲戚的名分，也不想朋友的交

情”，此句又恰好可以用以形容西门庆对色欲迫切追求时坏事做尽的恶行。观其为夺金

莲，药死了武大郎；为谋李瓶儿与花子虚家产，间接气死花子虚；还为得宋蕙莲，不惜

将心腹之人来旺致于死地。这些都可以用以说明西门庆对色欲的冲动和不择手段。	
最后，“到后来情浓事露，甚而闹狠杀伤，性命不保，妻奴难顾，事业成灰”，也

正是西门庆毫无节制、罔视礼法的结局写照。此点可从第七十九回中西门庆对陈敬济的

遗言嘱托和后二十一回西门庆猝亡后，妻妾风流云散，家势陡然衰弱的结局得到应证。

而且，西门庆之死的确犹如“好色”——“情浓事露”——“斗狠杀伤”—— “性命

不保，妻奴难顾，事业成灰”所揭示的因果关系一般，乃由“好色”和“斗狠杀伤”所

致。西门庆因“好色”而死已为读者所共知，可以不用多说。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绣像

本写定者对西门庆之死，实际上还强调“因果报应”的因素，即认为西门庆之死是因“斗

狠杀伤”遭到应有的报应。我们知道李瓶儿之死是花子虚复仇下的结果，这一点可由第

六十二回中潘道士作法得到应证：“此位娘子，惜乎为宿世冤愆诉于阴曹，非邪祟也，

不可擒之。”（页 838）可以说，《金瓶梅》将李瓶儿之死解释为有罪于先夫花子虚，

所以“获罪于天”，以死偿命。此外我们还看到，在小说第八十七回金莲被杀后，作者

也以“因果报应”对其之死加以解释：“世间一命还一命，报应分明在眼前”（页 1248），

强调潘金莲的惨死是药死武大的报应。此一因果报应，西门庆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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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瓶儿之死就是西门庆之死的先声。在李瓶儿死后，她曾两次托梦于西门庆，告诫他需

警惕花子虚的报复。第六十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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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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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六十二回李瓶儿病逝，到第七十一回李瓶儿投胎，频频地提点与暗示使小说被一股

“报仇”氛围所笼罩，并紧紧相逼至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半夜归家终于爆发：  

∑[`®q"0#˘É∆$"®$0t"öÄí§íd0%U&'0—F(

)0*+ÜHmÃÕ0,-v./00]̀ $£1% 2t73ˆ4-05â)ü

6£0ü~ç7Òf053Rì8<ñ09 ÀÃ):]t$~=ü);\0 À

Ã~$Ü`=çÅK0„êY$<=)=0t$>=>?0#˘É∆$*ç&Ïñ

®@A0BC‰¯0UDEF.GHñ0IJ%.À2úÔ]∑[`®q"0>+

4‰Ü] ÀÃì$KL=0AMNOP0QX-+Œœ–sêñ]û3)ñ0Ê

2ÍA?H.R.V0SÅTØUVW]gh SS|Sik

这一段，绣像本评点者先眉批：“何异驱牲屠肆？”（页 1141）张竹坡后夹批：“写得

冷气浸人，子虚武大皆来矣。”1此是确评。在引文中，这宛如死神一般的“黑影子”，

结合前文李瓶儿的托梦之语，以及西门庆将死之时“眼前看见花子虚、武大在他跟前站

立，问他讨债”（页 1152）的景象，我们诚可以合理地推论：西门庆因“色”而“斗狠

杀伤”，如今花子虚和武大冤魂前来索命复仇。这与李瓶儿死于花子虚，金莲死于武二

郎的因果报应的逻辑关系完全一致。西门庆之死也是如此，也包含了“因果报应”的因

素。由此可见，“色”论预叙了西门庆的死因。 

由上梳理可见，小说开篇开宗明义的“色”论，既是小说主旨的说明，也是西门庆

人物命运的预告。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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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空色”论与众生相 

一、“空色”论与小说主旨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个部分，“空色”论。作者在评述“财”与“色”的利害之

后，笔锋转进了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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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此一段与“财”论和“色”论统合比观，会发现绣像本写定者并不满足于以

世俗智慧和道理劝诫世人，即以极端事件为戒的方法达到教训和规范行为的目的。他还

从出世的佛教精义，揭示“财”与“色”的另一形相，即如写定者所比喻的“瓦砾泥沙”

“臭淤泥粪土”“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交锋上阵将军叱咤献威风”和“阎罗殿前鬼

判夜叉增恶态”等，形容的都是“财”和“色”幻灭之后，所呈现出的另一面无价值的、

无意义的、甚至是可怕的、具有威胁性的形相，从而由根本否定执着于“财”和“色”

的意义与价值。这个思想，即“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1的生命真理，乃出自佛家经

典《金刚经》。《金刚经》由须菩提向佛陀的发问而起，须菩提问：“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应何住？云何降伏其心？”2意思是世间男女应该如何修

 
1《金刚经》，页 74。 
2 同上，页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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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至高无上的觉悟之心。佛陀对此所展开的解答，就是《金刚经》的要义。而最精髓的

要义莫过于绣像本写定者所引用的“云何为人言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

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1一句。这句话的意思是，受持此经之人不要执着

于此部经义的相状，应观照般若。因为，所有的形相都不是实相。所以，佛陀有云：“于

一切法，应如是如、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

法相，是名法相。”2由此引申，可以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皆是虚妄的、空幻不实的，正

如《金刚经》中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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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意思是，佛陀所说的“世界”并非是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假名的“世界”，

一个聚合的假形相。绣像本写定者便是借用了佛家精义中“实相”“非相”的概念，告

诫世人其所见之“财”和“色”并非“财”和“色”的实相，皆是虚妄不实的相状。因

此，执着于相状，只会空费心力，徒劳无功。所以，他一而再而三地强调读者要“看得

破”和“懂得来”，以扫相破执。 

紧接着，写定者并由此引申至另一个佛教概念——“空色世界”。“空色”出自佛

教经典《心经》：“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

识、亦复如是。”4对此，陈秋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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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刚经》，页 74。 
2 同上，页 73。 
3 同上，页 72。 
4《心经》，见张燕婴等译注《中华经典藏书：全套典藏装》（北京：中华书局，2012），页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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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引文的意思就是，“空色”二者不相分离，“色”为幻相、假象，“空”为

实体，它告诫我们以物质为表象的世界其本质都是虚无的，我们所看见的“色”，不过

是假象。从本质上来说，它与《金刚经》中“实相”“非相”的要义相通，绣像本写定

者以“空色”为结，具有简言意赅地概括一段思想的作用，告诫读者万物虚妄，万物本

空的真理，因此不要对万物起执情、执念，以免自讨苦吃。并且，他指导人生的出路是

“削去六根清净”，即出家，他认为由此方能长长久久地远离世俗的干扰。不过，绣像

本写定者并不止步于此，他最后还引了“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一句，告

诫读者世事无常的真理。在写定者的逻辑中，如果说，“财”和“色”的终点指向“空”，

那么“无常”则是导向“空”的引力，进一步揭示了万物无常不定的真相。 

这一段“空色”论，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世间万物的根本和运行的道理，

由此劝诫世人不要执着、眷恋于世间万物，从而由“营营逐逐，急急巴巴”的生活中解

脱而出。此中所强调的“空色”思想，充盈于小说后文中处处可见、可感，是小说最重

要的主旨和最终极的关怀。田晓菲在其《秋水堂论金瓶梅》中就曾指出： 

”n¶¥y`ß∆,()/ë¡>)/0n¶Wæ°0()Ï/ê®éëÒ

¥©g,î–TX ÀÃz™f´k,<.0‰¨ D~()/êÎLô#0∏°

<Y'Ü2≠“«,¥•ëÆo007’~qr,@ØÅÇÜ≤")çI∞,É

êC˘±,YZ]®éëÒÎt–#´k0‰¨¨÷∫<.7D07’≤‰Î÷ü

È£‰~=#034,BQ0‡~ê%=c7˙c,ÿ≥]Ó20#œ ›'âÛ

BC,ab÷≠0ÎHm~W)5ö¶‰∞#,o©¯∏0A‘~)ç2≠áÎc#

gÎ)5ö&‰œ#i,E¥oê0µó°è,∂∑‘˝Ü0~cËJ∏,*π

ì0∫<)ÔFG¨óbª,Hmº∑]1340qreΩ’!>fi‚æ<,Îc

FWá#0~qr,Y'ê∞%=¡g,∏°]ø†Er0̀ ß∆œ ›,¿ìY

'∆Ï012^,@ØÅÇ,0‡°]$k

 
1《心经》，页 90。 
2《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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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菲认为，从小说伊始的“豪华热闹”到结尾时孝哥出家“化阵清风不见了”的结局，

是小说“空色世界”思想的最佳体现。 

除此以外，小说中还有其它许多处有所反映，以下举几例以示之。 

（一）诗词 

例如，第四十二回，元宵节西门庆逞豪华门前放烟火，作者写了一段描写这烟花

的文字： 

)¡.X1¬0—√ì5ƒ÷≠]¡X’)ü≈∆0H�«®)w»C0Ì

2)…⁄È0)Vl√0I8ì© +]â>0Ê”ê)ç ÀÃÕe0—ì�H

Iá®0ŒœœÛç–—á“”]G–‘0’—Â0)ç÷)ç0◊lœqÃ≈3

í…˘ÿŸ⁄0Û¥Ò¤0gÅ‹∑Í›˝fifl]ªÅ=0%’ºÂ˘:‡W0·

‚Ho]-™Å˝0›,6„∞gr˘d‰œÂ0ÊÁËÈ<Í]�≈ÎÏ0ß;

êª ]̆ÌÓï0ªÏ2È]Vmˆ0∂mˆ0Ô"ÒÛ�Ú 8̆Û–0ÙÛ–0

ıß"e◊+_])¡ˆÕmÓ≥¥0È˜1π»:¯"‹]%˝Æ¤0̆ ™‰~

˙=o>˘̊ ¸V˝0̨ ó<ˇï≠o!]"#$ˆ0Üì√%&Â '̆‡(ˆ0

2≠Õ∞)*].Ø≠∞0+ß,~-. ◊̆¢/L0$%H0¬12]sâ®

ùÛEC0ü»∞È m˛≤34]gh ì|ìik

此中前半部分说烟花之绚丽多彩，后半部分由“楼台殿阁”到“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煨烬”

说烟花之威力与可怕，其一体两面的特质暗合“空色”论中“实相”“非相”的佛家思

想，又暗示西门庆繁华不久，辉煌不长，“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煨烬”，万事成空的结局，

是小说“空色”思想的体现。果然，后来西门庆死于第四个元宵节。应该注意到，《红

楼梦》中第二十二回元春作灯谜“爆竹”，其诗歌“能使妖魔胆尽催，身如束帛气如雷。

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1与其寓意一响而散，皆与《金瓶梅》十分神似，颇

有借鉴《金瓶梅》的可能。 

又例如，第七十四回，作者透过薛婆子之口再次强调“空色”思想。薛婆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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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楼梦》，页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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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人生兴亡如梦，世事无常的思想尽显其中，又暗示了西门庆最终落败，万事成空的

结局。这与第五十一回薛婆子所念的偈文（后文作详细分析），和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脱

阳一回的篇首词《青玉案》思想一致，都是在重复强调小说的“空色”思想。 

（二）人物情节 

除了最显而易见的西门庆以外，作者为了凸显这种无常之态，还精心设计了庞春

梅和陈敬济两个人物的人生命运，进一步展示和渲染人生虚幻的空相。庞春梅，由昔日

的婢女成为了热宠在身的守备夫人，连吴月娘见了都得喊声“姐姐”1。陈敬济，由富家

贵公子，到沦落“晚夕在冷铺存身，白日间街头乞食”，又翻手为云升为参谋。人生无

常之态，由此可见。 

最后，再提一个和名字有关的有趣例子。西门家族在经历由色入空的转变后，由

强调西门“达”和西门“庆”到西门“安”，由“官”哥儿到“孝”哥儿。名字作为理

想未来的寄托，我们看到西门家族，从对世俗名利的渴望转向追求内在安身立命的境界，

正暗合作者所推崇“空色”思想。 

以上所整理的内容，无不一一呼应开篇的“空色”论。由此可见，小说主力着墨的

“空色”论，其实作者早在小说伊始已预先点明。不仅达到开宗明义的效果，还为全书

的书写奠定了基础的思想框架。 

二、“空色”论隐括众人的命运 

这篇言论，固然是为了预先向读者说明小说的要义而作，却也为小说后文中的人

物情节作了预示。第一，“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该句形容了小说

中一众汲汲于富贵的人物，如西门庆、李瓶儿、花太监、张二官等。第二，“贯朽粟红，

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淤粪土”，该句指小说中大量刁钻、考究、精致的吃喝描写，批判

小说人物的口腹之欲，比如第十回中，西门庆为了庆祝武二充配孟州，在家中大摆酒席：

“水晶盘内，高堆火枣交梨；碧玉杯中，满泛琼浆玉液。烹龙肝，炮凤腑，果然下箸了

万钱；黑熊掌，紫驼蹄，酒后献来香满座。”（页 123）又比如，在第十一回中，因繁

琐难制的荷花饼与银丝鮓汤而掀起的家庭斗争。第三，“高堂广厦，玉宇琼楼，是坟山

 
1 关于这一点，本文借鉴了成晓晖《试论〈金瓶梅〉的佛教主题》一文中对庞春梅的评价。成晓晖认为

《金瓶梅》中“清明上坟”“春梅旧游”和“孝哥出家”是小说中三个重要体现无常之态的情节。（成

晓晖《试论〈金瓶梅〉的佛教思想》，《求索》，2005 年第 5期，页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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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起不得的享堂”，此句批判西门庆不断扩充府邸的野心，尤其是霸占花子虚钱财和房

子以扩充自家府邸、盖造花园一事。最后，人去楼空，花园荒凉衰败。第四，“锦衣绣

袄，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张竹坡评曰：“看破后的财，七十九回已后

之财也。”1本文以为，此句还可泛指小说中一众追求锦衣华服、穿红着绿的女性，如庞

春梅、宋蕙莲、潘金莲等，也可专指觊觎李瓶儿貂鼠皮袄，并在李瓶儿死后据为己有的

金莲。可谁承想金莲惨遭挖心剖腹，貂鼠皮袄正成了“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第五，

作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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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是对西门庆死于女色的结局预告，正如张竹坡所评：“看破后的色，七十九回已后

之色也。”2此段文字在词话本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得病”中也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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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合并来看，绣像本中“妖姬艳女”到“叱咤献威风”与词话本中“花面金刚，玉体

魔王”一句极为相似，“朱唇皓齿”到“鬼判夜叉增恶态”一句又与“法场斗帐”到“共

他者无不遭殃”十分相似。不过，绣像本又添了“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

的锹”一句。其中，“金莲”可以有双关意涵，泛指女性，或专指潘金莲。所以此句可

以有两种解读：（1）可视为前二句意义的延伸与重复，指女性对男性的迫害；（2）预

告西门庆因金莲精尽人亡的人物结局。本文取后者，认为是绣像本改定者通过“后事之

明”预先下埋下西门庆命运悲剧的“凶谶”。值得注意，揭示“美人”的另一面是“鬼

斧神差”，与《红楼梦》中警幻仙子所制之“风月宝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正面乃

佳人，反面乃骷髅。第六，“随著你举鼎荡舟的神力，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由著你

铜山金谷的奢华，正好时却又要冰消雪散。”“举鼎荡舟”形容精神健旺、竭力纵欲却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2。 

2 同上，页 12。 
3《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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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为疲的西门庆，“到头来少不得骨软肉酥筋麻”则预告西门庆因过度服用胡僧药而

精疲力竭，最后精尽人亡的结局。“铜山金谷”是西门庆近十万两家财的写照，“正好

时却又要冰消雪散”则暗示西门庆家族在达到巅峰之时极速跌落的命运。可以说，该句

预示了西门庆的生命和财富皆走向衰亡的结局。第七，“假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一到

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过之；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著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

也已。”此话可与金莲的命运参看。“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形容金莲的美貌。“比如

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著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形容金莲慧心巧舌的人物形象。

“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过”可指金莲尸首当街暴露，无人领埋的悲惨结局。不

过，应该注意到，张竹坡则认为“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著齿冷唇寒，吾未如之

何也已”一句是“为伯爵辈说法”1。第七，“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

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此句是孝哥儿出家的预告。 

由上分析可见，第一回中的“空色”论，不仅开宗明义地宣告其创作主旨，还是全

书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的重要纲要。 

整体以观之，三个部分隐括了大量的作品信息。第一和第二个部分分别反映了西

门庆和陈敬济的人物功能，他们不仅作为艺术形象存在于小说之中，还分别是“财”和

“色”寓意的人格化身。读者可以从陈敬济的人生遭遇认识“财”之利害，由西门庆之

死见“色”之利害。第三个部分则不仅反映小说的核心思想“空色”，还是一部小说结

局的缩影，涵盖了小说一众人物的结局。作者在小说的开场，如此开宗明义地宣告作品

的主旨，一方面是为了让读者清楚、准确地把握小说的内容，另一方显然是为了对读者

进行明确地劝诫与教诲，以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此是使第一回成为总纲的设

计之二。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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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引线：闪现式的小人物 

在前两章中所强调的现象，其实还表现在通过人物描写来预示情节、为下文某些

特定事件和人物引线。田晓菲对此颇为关注。首先，关于卜志道，她指出：“在西门庆

的一班朋友里，一开场就死了的卜志道则预兆着书中诸男子的结局：一帮酒肉兄弟的死

亡与分散，花子虚与西门庆的早亡（二人都是‘不好得没多日子，就这等死了’）。”

1她还指出：“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三人对卜志道之死的反应，……一来揭示了十兄

弟的‘热’实际乃‘冷’，二来也预现了花子虚、西门庆甚至武大死后的情形（……如

此一笔，直照西门死后也）。”2对此，徐景洲也表示卜志道之死与西门庆之死相互映衬：

“西门庆死后，结拜兄弟也如此冷淡对待他的后事和家人，算是前有因后有果，怨不得

兄弟们忘恩负义了。”3其次，关于卓二姐，田晓菲指出：“西门庆第三个妾卓丢儿从病

重到病死，从广义上说，预兆着西门庆的女人们一个一个或死亡、或分散的结局，从狭

义上说，预兆着瓶儿的命运。”4这段话指出了卓二姐的预示作用。最后，关于白玉莲，

田晓菲指出：“三来玉莲的‘白净小巧’与以肤色白皙为特点的瓶儿遥遥呼应，玉莲的

早死笼罩了瓶儿的命运；四来玉莲的名字兼顾玉楼（玉楼也是金莲之外，西门庆的六个

妻妾中唯一会乐器的女子）。”5这段话又指出了白玉莲的人物作用。根据田晓菲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物不仅对后文情节起到重要的预示作用，还为后文某些特定的情节

与人物起到牵线搭桥的功能。此外，这些边缘人物的死亡其实也都照应着小说主要人物

的命运结局，比如潘金莲与景阳冈老虎皆死于武松之手，又比如西门庆与西门达员外夫

妇、张大户、王招宣、卜志道与花子虚等皆因早逝而亡。本文在深受田晓菲的启示之余，

又透过小说本身之内证还有其它所见。本文认为，在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中，除

了田晓菲指出的人物具有预示作用以外，还有吕洞宾、李娇儿和卓二姐、王招宣和张大

户。不仅如此，笔者对卓二姐的人物功能也有新的发现。总之，本章希望通过对这些闪

现式的小人物的分析，抽丝剥茧地梳理它们所隐含的信息与作用，说明绣像本写定者是

 
1《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1。 

2 同上。 

3 徐景洲《读破金瓶梅》（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页 106-107。 
4《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1。 
5 同上，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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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意识地在第一回中留下许多启示后文的线索，力图使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

成为全书的纲领所在。 

第一节 “吕洞宾”的符号含义 

一、 吕洞宾与小说的道教思想 

（一） 吕洞宾点明作品的警世寓意 

在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吕洞宾的介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跨文本现象。虽然

他不是《金瓶梅》中的人物，但却和《金瓶梅》有着莫大的联系。吕洞宾，唐人，名岩，

字洞宾，别号纯阳子，师从钟离权，位列八仙。在明代通俗文学中，如《八仙出处东游

记》《吕洞宾桃柳升仙梦》《醒世恒言·吕洞宾斩黄龙》《韩湘子全传》和《飞剑记》

等，“度脱”（被度脱，或度脱他人）和“去欲净心”是吕洞宾系列故事的主要内容。

例如，《八仙出处东游记》中“云房作炊，洞宾昏睡”一节，便是以“黄粱梦”告诫世

人：“子适来之梦，升沉万态，荣悴千万，五十年间一瞬耳，得不足喜，丧何足悲？世

有大觉而后知人世一大梦也。”1又例如，《吕洞宾桃柳升仙》，旨在度化他人“断绝了

利锁名缰，逼绰了酒色财气。”2以“度脱”和“去欲净心”作为吕洞宾系列故事的传播

主旨，在历史前进的轨迹中不断延续，使吕洞宾的符号产生“度脱”和“去欲净心”的

宗教伦理意义。 

当这个符号出现在绣像本《金瓶梅》的开头时，通过跨文本的联系，暗示和激发读

者对“度脱”和“去欲净心”的文化记忆，与小说“度脱”和“拔救”凡人的寓意不谋

而合。在字面上，作者是在介绍吕洞宾的事迹，实际上却是借吕洞宾预先说明小说欲以

“度脱”和“拔救”凡人的叙事目的。换言之，《金瓶梅》就是一个文本式的吕洞宾，

一部“度脱”世人之书，它通过敷演一段西门庆家族的“黄粱梦”，点拨世人，度脱世

人，以期世人引以为戒，从此跳出“七情六欲关头”，打破“酒色财气圈子”，无怪乎

东吴弄珠客题曰：“盖为世戒，非为世劝。”3小说第一回的开篇诗和第一百回的结尾诗

都可以证实这一论点。小说的开篇诗以吕洞宾《警世》领起，小说的结尾又以吕洞宾的

 
1《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古本小说集成·八仙出处东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页 98。 

2 《孤本元明杂剧·吕洞宾桃柳升仙》（上海涵芬楼印本），检索自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1021&page=63&remap=gb （2021 年 7月 1日）。 
3《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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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作结，其中“三降尘寰人不识，倏然飞过岱东峰”正是脱胎于吕洞宾的“三入岳阳

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1，两者首尾呼应，不仅说明绣像本《金瓶梅》结构严谨，还

体现了它超然的道教思想与深刻的警世用意。而且，小说的开头由“拔救四部洲沉苦”

的吕洞宾领起，小说的结尾又以普净大师普渡众生作结，前后也相互照应，也证明小说

是为了警世、度脱世人而作譬喻说法。 

（二） 吕洞宾对小说内容的预告 

“去欲净心”作为道教的核心文化和吕洞宾故事的主要内容，它与《金瓶梅》强调

“修心去欲”，批判“酒色财气”的主旨相契合，读者可以通过吕洞宾的出现和作者对

“酒色财气”的议论，大致预估到故事的情节内容将涉及“去欲净心”的宗教思想，对

后文内容起到映带作用。因此，可以说，吕洞宾的出现暗示并补衬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也更证明了绣像本《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是一部富有宗教意味的警世之作。 

（三） 吕洞宾引出后文的道教人物 

吕洞宾具有“穿针引线”的作用，正如张竹坡所指出：“以上总起四字，借一吕纯

阳开讲，奇绝。所以有后文吴神仙、黄真人、潘道士也。”2写定者由吕洞宾为首引出后

文诸多道教人物。而且，首以吕洞宾起，尾以普净大师作结，也是小说佛道合流的一大

证明。 

二、吕洞宾是西门庆的缩影 

吕洞宾的人生事迹预现了西门庆（以及孝哥）的人物命运。在道教文化中，吕洞宾

又有“色仙”的称号，追求酒色之欲，如《吕洞宾桃柳升仙梦》中所形容的：“好饮杯

中物，离却蓬莱路。三醉岳阳楼，点石为金玉。朝向酒家眠，夜宿牡丹处。”3其中，最

有名的一段风流韵事便是“吕洞宾戏白牡丹”。比如，《八仙出处东游记》的第二十七

回《洞宾采戏白牡丹》，记述了一段吕洞宾与白牡丹的艳情故事。在故事中吕洞宾道：

“良家女子则不可妄议，彼烟花妇人，吾亦可得而试之。”4其轻佻风流的色仙形象，由

此可见。又如，《飞剑记》的第五回《纯阳宿白牡丹》，也讲述了一段吕洞宾与白牡丹

 
1 许蔚《吕洞宾与〈金瓶梅〉的创作及改作》，《宗教学研究》，2011 年第 4期，页 48。 

2《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1。 

3《孤本元明杂剧·吕洞宾桃柳升仙》（上海涵芬楼印本），检索自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1021&page=63&remap=gb （2021 年 7月 1日）。 
4《古本小说集成·八仙出处东游记》，页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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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艳情故事。此时的白牡丹不再是妓女，而是富人家中的闺阁小姐，吕洞宾因“初作神

仙，心中还拿不定些”1，便调戏勾引思春的良家女子白牡丹，由此发生一段“采阴补阳”

的艳事。除此以外据学者吴光正的统计，还有二十七部宝卷、鼓词演唱“吕洞宾戏白牡

丹”的传说。2这些故事，在令道教徒尴尬不已的同时，吕洞宾成了酒色才气俱全的风流

神仙，成了贪恋俗家美色的色仙代表。这与西门庆的艳情故事遥相呼应，与西门庆的人

物性格相吻合，而且，最后吕洞宾得道成仙，又与小说结尾孝哥（西门庆的转世）投向

宗教的怀抱的结果相吻合。因此，写定者以吕洞宾作为全书的开篇，实际是深有所指的。

作者是想告诉读者，吕洞宾和西门庆不仅在贪恋女色上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

最后的人生结果也是遥相呼应的。这对《金瓶梅》的正文故事而言，具有启发和映带后

文的意义。可以说，我们从能吕洞宾的身上预先看到西门庆的人生缩影。 

 

 

 

 

 

 

 

 

 

 

 

 

 

 

 

 
1 邓志谟《飞仙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页 349。 

2 吴光正《从吕洞宾戏白牡丹看宗教圣者传说的建构及其流变》，《文艺研究》，2004 年第 2期，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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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李娇儿与卓二姐 

一、卓二姐的预示作用 

卓二姐属于《金瓶梅》的独立创作，母本《水浒传》中原无此人。词话本中一共写

了两次卓二姐，分别在第一回和第三回。兹将词话本中两段卓二姐的描述罗列于下： 

ST 9*˙:®ñf;y<0ß;=ˆ0>=?"0ö@ñ.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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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物的功能来看，卓二姐的两次出现丰富了西门庆的好色形象与他的妻妾背景，除此

以外别无他意。便是如此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人物，在绣像本中却写出大文章来。兹将绣

像本中有关卓二姐的描述罗列于下，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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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24。 
2 同上，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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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词话本，绣像本多了六条（第 2到第 7条）有关卓二姐的描述。这六条内容，说明

了卓二姐得“细疾”的细节与过程，以及卓二姐病逝的结局，并将卓二姐之死贯穿于西

门庆与金莲的初遇。从预叙的角度来看，这三个改写十分关键。 

（一）卓二姐：李瓶儿的“影子” 

田晓菲指出，从卓二姐病重到死亡的过程与结局，“从狭义上说，预兆李瓶儿的命

运。卓丢儿与瓶儿的映衬，既是平行式的，也是对比式的：只要我们对比一下西门庆对

卓氏的病是什么反应，就可以见出后来他对瓶儿的感情有多深。”1这个解读颇具卓识。

如果我们将卓二姐与李瓶儿从病重到死亡时的一些情节作对比，我们确实会发现两个人

物的命运发展，她们与西门庆的关系，都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比如，西门庆请医、西

门庆看视她们的病情，以及最后西门庆如何寻应伯爵以求宽慰等。如果我们用红学中常

提的“影子”概念来思考这一对人物的关系，可以说，卓二姐根本就是李瓶儿的缩影。 

（二）卓二姐对西门庆结局的预示 

卓二姐的死亡萦绕于西门庆与金莲的相会，在预叙上可有两层解读。第一层解读

相对浅显，阴森森的死亡和动人的相会，其预示效果与“破日”“寿衣”“送终鞋袜”

和偷情，有异曲同工的预言之效。它们都以不祥为背景写乐事，预示西门庆最后的悲剧

与死亡。果然，西门庆最后死于金莲的欲望之下。 

第二层解读，死亡与初遇之间强烈的反差宛如“风月宝鉴”般投射出西门庆骨化

形销的结局。西门庆初遇金莲，月娘形容他“失张失致”。初遇的喜悦令他盲目，他不

知道，这个女人竟是日后害他精尽人亡的凶手，正如《金瓶梅》在开篇所道：“即如那

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上将军叱咤献威风。”（页 3）金莲的另一

面实际上是叱咤威风夺他性命的死神。 

由此一预叙设计，我们可以看到绣像本在编织情节时的细心与用心，在如此细小

甚微之处都暗藏玄机，可见绣像本写定者匠心独运。 

 
1《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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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入李娇儿与卓二姐的玄机 

（一）李娇儿与卓二姐的介绍对潘金莲的影响 

《金瓶梅》的前六回，作者的叙事焦点一直在西门庆与潘金莲，可就在武大郎已

死、两人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之时，作者突然按下金莲不提，转手写西门庆“娶孟三儿”

一事。此为何故？原来，作者早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已先一步借李娇儿和卓二姐的介绍

暗中伏线：孟玉楼将先于潘金莲进入西门庆家。兹将作者对西门庆的女眷的介绍摘录如

下，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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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介绍西门庆女眷的文字，固然是为了丰富西门庆的人物背景所写的，却更是为西门

庆的发迹的基础提供了明确的说明，帮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西门庆究竟是从何而发家

的。西门庆依仗与四大奸臣的浸润关系，将没有家室和背景的女儿西门大姐，成功许配

给了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陈敬济为室。这一步，西门庆为自己扩大

势力奠定了稳定的基础。紧接着，西门庆攀附上与清河县吴千户之女吴月娘的婚事。应

该注意到，吴月娘之父的官衔是“千户”，乃正五品官职，统领一千人上下。西门庆一

生趋炎附势、巴结买通，却也只混到个山东提刑所“副千户”的官衔。由此大胆地推想，

西门庆应该也是看上了“吴千户”的“势力”，所以争取结亲以继续壮大权势。而吴月

娘作为有家室背景的官宦小姐，确实是下嫁给西门庆了。 

现在，我们再看李娇儿和卓丢儿的介绍，一个出自勾栏，一个来自窠子。她们，没

家室、没地位、没权势、没财力，完全不能给西门庆带来任何物质上的资源与帮助，粗

浅地说，只不过是西门庆在色欲冲动下的盲目决定。在家中已有两名妓女的情况下，“秉

性刚强，机深诡谲”（页 5）的西门庆怎么可能会再娶一名没家室、没奁产的潘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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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回中，作者写金莲进门时没有任何陪嫁，西门庆旋用了十六两银子，买了一张黑

漆花门描金床。“床”是《金瓶梅》中女性财产和身份的象征，孟玉楼有一张南京描金

彩漆拔步床，李瓶儿有一张令金莲垂涎欲滴的螺钿床。相较之下，三个人的“经济价值”

马上显现出来，金莲的财力明显不足。还有，据笔者统计，在《金瓶梅》的前六回，西

门庆私会潘金莲，共计花费十六两银子。十六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在第四十回“抱孩童

瓶儿希宠，妆丫鬟金莲市爱”中，陈敬济对月娘道：“娘，你看爹平白里叫薛嫂儿使了

十六两银子，买了人家一个二十五岁，会弹唱的姐儿，刚才拿轿子送将来了。”（页 521）

还有第八十五回“吴月娘识破奸情，春梅姐不垂别泪”，月娘对薛嫂说：“那咱原是你

手里十六两银子买的，你如今拿十六两银子来就是了。”（页 1220）十六两银子，是一

个丫鬟的身价。那么，金莲在西门庆心中的价值，便不予言表了。甚至可以说，金莲的

身价可能比妓女李娇儿和卓二姐还更低，毕竟包养李桂姐一个月便是二十两银子，更别

说赎身了，第二十回“傻帮闲趋奉闹华筵，痴弟子争夺毁花院”中祝实念对西门庆就曾

说过：“应二哥说的是。你每月风雨不阻，出二十银子包钱包著他，你不去，落的他自

在。”（页 261）因此，从李娇儿和卓二姐的背景介绍，我们可以预见西门庆是不可能

在孟玉楼之前再娶一个没有身价和奁产的潘金莲。 

（二）李娇儿与卓二姐的介绍为孟玉楼作楔子 

第七回突然娶孟玉楼的戏码，也并非毫无征兆，从李娇儿和卓二姐的介绍，我们

也可以预见西门庆先娶孟玉楼之必然。正因为李娇儿和卓二姐对西门庆的权势没有任何

实际性的帮助，所以他需要一位像孟玉楼一般带有丰厚奁产的女子。这与他娶吴月娘和

嫁西门大姐是一个道理：通过婚姻获取更多财产和权力。吴神仙说他：“一生多得妻财”

（页 373）也正是此意。薛嫂儿深谙西门庆的心理，所以一开口便劈面夸耀孟玉楼：“手

里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去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页

87）这些在西门庆看来，都是增加他资本的筹码，为扩大势力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资本。

所以，西门庆也愿意在孟玉楼身上大花手笔，一出手便是二百五十两雪花官银作为聘礼，

与潘金莲形成明显的对比。因此，孟玉楼先一步嫁给西门庆，而其中缘由，早在介绍李

娇儿和卓二姐时已埋下伏线。后来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也深谙其中之道，他在第七

回书中写道：“见得财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是此书本意也。”1这正是作者说西门庆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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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深诡谲”之处，他把利益看得非常清楚，也深谙发财之道。这也正是陈敬济与西门

庆最大的差异，同样是父母已逝，留下一笔财产，西门庆能迅速暴富为“清河县数一数

二的财主”（页 85），陈敬济却迅速败落家财。尤其当我们读西门庆临死之前对财产安

排的遗言，条条款款嘱托得紧紧有条，可见他并非一味的贪淫好色。此是西门庆较陈敬

济的可贵之处。 

这种人物安排之法，在中国古典小说评点中可以被称为“楔子”，张竹坡在《金瓶

梅》中曾批曰：“接言黄四，盖为后爱月家楔子也。爱月儿，又为王招宣林氏楔子也。

林氏，又为金莲故也”1，又曰：“故卜志道虽为子虚署缺，又为瓶儿做楔子也。”2此

处可以套用在李娇儿和卓二姐的身上，可以说，李娇儿与卓二姐的介绍是后面孟玉楼登

场的楔子，作者先以她们为楔子，引出之后所要描写的人物。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002。 
2 同上，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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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王招宣与张大户 

王招宣和张大户也是母本《水浒传》中没有的人物，据韩南的研究表示，是据话本

小说《志诚张主管》（或称《小妇人金赠少年》）中小夫人由王招宣府被买到张大户家

的情节改编而来。1其中，潘金莲与小夫人的身世背景几乎相同，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张

大户是向自己的妻子抱怨：“我许大年纪，又无儿无女，虽有家财，终何大用？”（页

19）《志诚张主管》中则是张大户对家中两位主管抱怨。作者在《金瓶梅》的开头利用

这一素材，对这段情节进行大幅度的增补，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笔者看来，至少包含五

层蕴意。 

一、王招宣与张大户对西门庆命运的预示 

王招宣和张大户“酒足饭饱思淫欲”的人物性格是西门庆人物性格的影子，他们

皆是由“财”入“色”的人物。王招宣的“早逝”和张大户因“色”而死的结局，又与

西门庆的人物结局一致，可视为西门庆结局的预演。尤其是张大户，书中写张大户因金

莲而死于“阴寒之症”，西门庆则因金莲而死于“阴虚”之症，一“冷”一“热”，前

后映衬，颇有预兆西门庆之死的用意。这种写法，可谓未写西门庆的发迹和衰落，先写

张大户和王招宣的结果，从小至大，颇有章法。此种写法，与后来《红楼梦》中先写甄

士隐和贾雨村，再写荣国府的手法相似。 

二、王招宣伏林太太和王三官 

王招宣的人物书写伏后文两个重要的性欲型人物：林太太及其儿子王三官。作者

写金莲到王招宣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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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告诉我们，像潘金莲这样的“外来户”，在王招宣府里只待了区区三到四年的时

间，便由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女变成一个如此不堪的淫荡胚子。这说明王招宣府就是一个

大染缸，里面的其他人也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关于这一点，张竹坡已注意到： 

 
1 韩南《金瓶梅版本及素材来源研究》，见包振南、寇晓伟编选《〈金瓶梅〉及其他》《长春：吉林文

史出版社，1991》，页 99。 



 51 

∑ÜáSv0íœ–`"tø1Ω1‘o’ö]◊r≠gñ6œ–i)ó/

ò0∏ôöõ0}U∆uím02KC"‰w@07Øú"‰wùö]‡]≠u

yÉíÖ"0å@xlûô{ö]7”ÿ∑Üá.éûü†0òÒ°ô0ô!‰<

ÓH0ôF‰~Ó˙0œ–àô{0·@÷7"°ò]ÓÍYYÜá0‰"ífÜ

¬¢H0á£¢§07)•¶.ÑÖòß‰≠.0̨ ®áà}î0ä≠øØ,±0

I)®§0fAf≥0îïî4]≠˜q7òlû02≠©™Ífw]´]̈ ãí

è‰‰≠Æô0Øm‰{}∞±ö]%k

张竹坡的批语也将金莲成为淫妇的责任指向王招宣府，认为金莲年少时未必如此淫荡，

而是因为在王招宣府中学习描眉画眼、弄粉涂朱才变得如此。所谓“窥豹一斑，亦足见

其大略矣”，由丫鬟侍女可见太太与儿子也是不安分的人物。所以可以说，这段话固然

为金莲在后文中风雅十足又淫荡绝伦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埋下伏笔，然则同样也为不甘寂

寞、招蜂引蝶的林夫人和不成器、浪荡成性的王三官埋下伏笔。 

三、 张大户伏张二官 

张大户的人物书写是为了引出其侄儿张二官。张二官何许人也？乃是西门庆死后，

清河县另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不仅顶补了西门庆的千户官衔，还娶了李娇儿，笼络了

应伯爵，连李三、黄四等人都倒向了他，按张竹坡的评语，可谓“俨然又一西门庆”2。

作者在小说开篇的第一回，便已先一步借张大户埋下了顶替西门庆之人的伏笔，伏八十

多回后的结果，实在是悲凉至极。 

四、张大户、金莲和武大的影子作用 

张大户、金莲和武大的组合，是西门庆、宋蕙莲和来旺，以及西门庆、王六儿与韩

道国的组合的影子。田晓菲是最早指出韩道国与王六儿和武大与金莲具有相似性的学者，

她道：“韩道国兄弟于王六儿，俨然与武大兄弟于金莲（也称潘六儿）形成平行对比之

势。韩家与武家互为镜像，互为照应，是此书极着意之处。”3本文深受启示之余，又有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31-32。 
2 同上，页 32。 
3《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103。除此之外，《金瓶梅》中还有另一对镜像关系，即西门庆和潘金莲。小

说第二回“俏潘娘帘下勾情，老王婆茶坊说技”和第三回“定挨光王婆受贿，设圈套浪子私挑”中讲述

了两场勾情事件，一场由金莲主导，一场由西门庆主导。两人在面对被勾情者时相似的积极态度、面对

对方时一个见“色”一个见“财”的心理活动，以及“洒金川扇儿”所预兆两人对感情不实的真相，使

二者形成平行对比之势，相互照应。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也指出西门庆与金莲的某种平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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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小说本身之内证而另有所见。实际上，西门庆、宋蕙莲与来旺的关系，也与前两组

关系类似。首先，皆是丈夫透过妻子与其他男子偷欢以获取物质上的利益。其次，宋蕙

莲（也称金莲）与王六儿一起，按张竹坡的评语，可谓“亦皆为金莲写也。”1不过，三

者虽然经历相似，但品格却有所不同。来旺和武大的品格显然高于韩道国，毕竟潘金莲

本来就先被张大户所收用，是张大户的“行货”；来旺在得知宋蕙莲被西门庆挖角时也

十分反抗。相较之下，韩道国主动兜售妻子，甚至女儿的身体，实在卑劣不堪。总之，

前者对后二者都有影子之效，使三组相互映衬，前后勾连。 

五、张大户的妻子余妈妈与吴月娘 

余妈妈是一个不受相关研究所重视的人物，但作者对该人物的表达和设计其实也

颇有深意。作者形容张大户“房中并无清秀使女”（页 19）的描写使余妈妈的严厉形象

油然而生。这与后文中的吴月娘颇为相似，见第八十三回“秋菊含恨泄幽情，春梅寄柬

谐佳会”中：“只空金莲少女嫩妇没了汉子，日久一时心邪，着了道儿。……把李娇儿

厢房挪与大姐住，教他两口儿搬进后边仪门里来，遇着傅伙计家去，方教敬济轮番在铺

子里上宿。取衣物药材，俱同玳安儿出入。各处门户都上了锁钥，丫鬟妇女无事不许后

边去。凡事都严紧。”（页 1199）吴月娘严防死守，禁止家中男女幽会的情节和性格与

余妈妈十分相似。还有，余妈妈因金莲与张大户偷欢而逐金莲，与吴月娘因金莲和陈敬

济偷欢而逐金莲的情节也十分相似，两者前后照应，前者可视为后者的预演。 

总之，这一章分析了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中的闪现式的小人物，说明他们如何

对小说的哲思和后文的情节起到引线和预示的作用。此是使第一回成为总纲的设计之三。

如果说前两章的分析还停留在话本小说的程式，那么这一章中绣像本改定者如此见缝插

针似地安排精心设计的小人物，使第一回中处处充盈着暗含各种深意的人物与情节，说

明了绣像本改定者具有明确的总纲意识与决心。也就是说，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

作为一书之总纲，并非是无意识下的结果。此是本章论证的核心目的。 

 

 

 
系：“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可以把所有女人当玩物，而唯独潘金莲也同样把西门庆当作自己的玩

物。”（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页 286）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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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词话本与绣像本：第一回之比较 

从上文对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研读与探索，已经可以清楚地确定绣像本《金

瓶梅》的第一回具有明显绾毂全书的纲领性作用，是全书的总纲。但是，这种总纲叙事

在词话本第一回中却是不存在的，或者严格来说是失败的，主要体现在：（1）篇首诗；

（2）开头故事；（3）故事梗概。本章的立意是，通过比较词话本和绣像本第一回之间

呈现的差异1，为绣像本的总纲的艺术价值与成就提供更深入的解说空间，并为《金瓶

梅》的版本研究提供新的启发。 

第一节 篇首诗之比较 

长久以来，学者们都认为词话本和绣像本的题旨不同，前者重“情色”，后者重

“财色”，所以提出“两部《金瓶梅》”的看法。据李志宏的研究整理，陈辽是最早提

出“两部《金瓶梅》，两部文学”2看法的学者，后来田晓菲也提出“世间两部《金瓶梅》”

3的读法，李志宏自己也认为是“一样‘世情’，两种‘演义’”4。在这些研究当中，

当学者们在阐述词话本的题旨时，都不可避免的涉及对词话本第一回篇首诗歌的讨论，

并以此作为说明词话本题旨的证据。比如，田晓菲说：“假使我们对比一下词话本和绣

像本开头第一回的卷首诗词，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倾向：词话本的卷首词，‘单说

 
1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比较两个版本的第一回，进一步说明总纲的艺术价值与成就。关于词话本和

绣像本与原始手抄本之间的先后关系，第一，它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与本文所关注的总纲研究没有直

接联系；第二，鉴于词话本和绣像本的初刻本与原始手抄本皆已不在的情况，学界对该问题尚未有定

论。因此不与评述。关于认为绣像本是改自词话本的相关研究，可参考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本——

〈金瓶梅〉成书过程及作者研究》，刘辉《金瓶梅论集》（台北：贯雅文化，1992）；魏子云《崇祯本

的改写》，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81）。有关质疑研究版本先后

意义的论述，可参考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其中，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表示：“我们现有的

材料，不足以使我们断定到底哪个才是‘原本’：到底是词话本，是绣像本，还是已经佚失的手抄本。

学者们可以为此进行争论，但是没有一种观点可以说服所有人。”田晓菲也表示：“在两个版本的系统

先后以及相互关系方面，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在更多的证据出现之前，虽然可以多放揣测，

但是无法‘盖棺定论’。许多研究者各执一端，曲为解说，但细查其论据，未免不能完全服人。”（田

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1、页 5。） 
2 陈辽《两部〈金瓶梅〉，两种文学》，见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编《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吉林

大学出版社，1991），页 61。 

3《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6。 
4 李志宏《一样“世情”，两种“演义”——词话本与说散本〈金瓶梅〉题旨比较》，见陈益源主编

《2012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2013），页 22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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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情色二字’如何能够消磨英雄志气，折损豪杰精神。”1又如，李志宏表示，词话本第

一回开篇诗点出小说以“情色为祸”的主旨。2对于正确把握小说的宗旨而言，具有开宗

明义作用的篇首诗诚然是不可或缺的参考对象。然而，这首诗所呈现的主题思想实际上

无法囊括《金瓶梅》的故事，甚至与《金瓶梅》相抵牾。它是否还能代表《金瓶梅》的

主题思想？下文分两个部分进行说明。 

一、《眼儿媚·题苏小楼》的“情”与《金瓶梅》故事 

词话本篇首诗乃出自宋人卓田《眼儿媚·题苏小楼》： 

¡áüRY«≤0_ÖÛH]lÍ≥70`≤CØ0ù"1¥÷Ür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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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原写南齐名妓苏小小。诗人卓田因登临苏小楼，顿感英雄难过美人关而作，包含

了“红颜祸水”(Femme Fatale) 的传统偏见。据韩南（Patrick Hanan）的研究表示，它

在成为词话本首回的篇首词之前，是《清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和《初刻拍案惊奇》

第三十二篇故事的篇首词。而词话本将它作为篇首词的设计，其实是借鉴了《刎颈鸳鸯

会》的写法。4《刎颈鸳鸯会》讲述了一个生性淫荡的妇人因日日贪欢最后尸横刀下的故

事。韩南认为，词话本写定者借用《刎颈鸳鸯会》的篇首词，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认

为他的小说与那样的故事如出一辙，即那样的故事中有位纵欲无度、势必不会有好下场

的女人作为女主角，而她将把她所有受她勾引的男子汉在肉体或经济上都毁掉”5。此是

确评。《金瓶梅》与《刎颈鸳鸯会》在“纵欲而丧命”的叙事结构上确实有共通之处，

在警戒色欲上也是为同调。所以，词话本作者摹写《刎颈鸳鸯会》的开头是有其道理的。

不过，正如韩南所指出的： 

‰Ó#œ ›',!>∫≤~à*ª–Ü&34,±√ñr˜∫,qr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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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6。 

2《一样“世情”，两种“演义”——词话本与说散本〈金瓶梅〉题旨比较》，页 241。 

3 《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1。这首词在明代不同文籍中流传着不同版本，比如明代《花草稡

编》作：“因何铁石，打肝凿胆，划为花柔。”明代《词品》作：“君看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

明代《尧山堂外纪》与《词品》则皆作：“欲断万人头。因何铁石，打成心性。” 

4 韩南《〈金瓶梅〉版本及素材来源研究》，页 97。 
5 同上，页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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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南认为，《题苏小楼》在词话本中的意义，也许是噱头大于实际，颇具卓识。事实上，

《题苏小楼》的细节内容与《金瓶梅》的故事并不圆融。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金瓶梅》只谈“色”，不讲“情”。《题苏小楼》旨在以英雄豪杰常毁于

美人之手来说明美人之利害，所以引用项羽、刘邦的故事，为英雄屈志于妇人说法，按

《词品》所评，可谓“其为人溺志可想”2。然而项羽乃因不舍虞姬而遭四面楚歌，刘邦

是因戚夫人泣数行下才萌起废嫡立庶之念。这种以“情”为基础的“屈志”在《金瓶梅》

中是缺席的。小说中西门庆仅有的一次“屈志”的苗头，是为李瓶儿之死，也只是百回

小说中一闪而过的情节，在篇幅上完全不能构成西门庆“屈志”于女性的定论。相反，

西门庆是一位重“色”大于重“情”的人，小说中的床第情节，十之八九与他有涉，他

的人生结局也正是重“色”的结果。对此，魏子云的评价十分精辟： 

ÜV#œ ›—E',O>0#œ ›—E'ê,tàééòòy4yÄÎî#÷

 ÀÃ¥… ˆÄÎî#“÷‰”0… ˆp"0 ÀÃg∞‘í’:]312 

ÀÃ,î0 ÀÃ,P“÷… ˆ|tñ"0AÅ»∞òÜ÷0◊ìo>0ÿ=)

fi$=fo>:Ü@]… ˆp>‰%)ç—0 ÀÃ~WŸêxB=⁄flû

ˆ]ÜV0î5Íñ÷P5Ím÷l[\¥Œœ–Äî“÷∫"=P@–0¤‰

<)Ï*df0÷XS∂.ê¤d]w20l[\ÕŒœ–,‹|02⁄ÓF_÷

ò2⁄Óîû÷&‰œn~û¿r0Ü2#œ ›—E',O>0åx/›]wT

r0#œ ›—E'()/ê,ÎîF#yz0ù‰2—Eê,v6]!k

魏子云认为，《金瓶梅》并非一部有“情”之书，并由此批判了《金瓶梅词话》首卷中

的“情色”二字。此是确评。虽然词话本开篇道：“此一词儿，当说着情色二字，乃一

 
1 同上，页 98–99。 
2 杨慎著，王幼安校点《词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页 166。 
3《崇祯本的改写》，页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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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1但熟读《金瓶梅》的读者都知道小说中哪有“情感

于心”的描写。郑振铎在《长篇小说的进展》一文中也表示：“像它这样的纯然以不动

感情的客观描写，来写中等社会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也许有点黑暗的，偏于性生活的）

的，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2可见，郑振铎对《金瓶梅》并非讲“情”

的观点也表示赞同。不过，陈维昭则认为“情色”二字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情”只有

“色”，而在于“情色”二字不足以形容《金瓶梅》的故事：“但是必须指出，《金瓶

梅词话》的丰富内容又不是“情色”二字所能囊括的。”3笔者也认为“情色”二字不足

以囊括小说的叙事，但在此之前“情色”二字本身的问题也不能被忽视。 

第二，卓田所谓“豪杰都休”乃指英雄“屈志”，并非指身体的消亡。汪启芳指出：

“项羽之兵败而亡，刘邦之寿终驾崩、虞姬之自刎死节，戚氏之被吕后虐杀等，亦均与

西门庆、潘金莲等纵欲作恶而亡不相同。”4此是确评。项羽和刘邦皆非死于纵欲，西门

庆则因竭力纵欲导致精尽人亡。这与第一点中所讨论的“情”“色”问题联系，可见一

者是因情而屈志，另一者却是为色而丧命，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本质差异和程度差异。 

第三，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题苏小楼》乃为英雄屈志于妇人说法，可是西

门庆的人物形象却与“英雄”完全无涉，按魏子云所评，可谓“是一项戴不到西门庆头

上的‘王冠’”5。 

上述的这些不吻合的问题，其实早在《刎颈鸳鸯会》中就已经出现。《刎颈鸳鸯

会》也是一部只有“色”欲，没有“情”意的小说；一部以市井百姓为主，并非讲英雄

豪杰的小说。 

二、《警世》的“色”与《金瓶梅》故事 

相较之下，虽然绣像本《警世》和词话本《题苏小楼》在思想上都是批判女性的诗

歌，但是《警世》在内容上比《题苏小楼》更贴合《金瓶梅》的故事，能与《金瓶梅》

更好地交织和榫接。 

 
1《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1。 

2 郑振铎《长篇小说的进展（节录）》，见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0），页 65。 

3《世情写金瓶梅》，页 16。 
4《〈金瓶梅〉“词话”本欲说散本开头艺术比较》，页 29。 
5《崇祯本的改写》，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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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相较于《题苏小楼》中对“情”的突出，《警世》中“体似酥”“腰间仗剑”

更强调“色”的利害，更露骨和直接地暗示西门庆的身体遭受女性和淫秽之事的摧残，

“教君骨髓枯”的结局也照应了西门庆因金莲而暴卒的人物结局。另一方面，似酥的身

体，腰间却仗着一把利剑，这种娇媚又狠毒的矛盾形象又与金莲美丽又狂暴的形象相呼

应。 

第二，《警世》中的“愚夫”比《题苏小楼》中的“英雄”更适用于西门庆的人物

形象。“愚夫”常见于儒家经典中，指无知、不明事理的人，与“知”和“智”相对。

比如，《论语·阳货》中载：“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1又如，《礼记·乐记》

中有云：“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2再如，《荀子·修身》中云：“是是非

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3绣像本以“愚夫”影射西门庆，饱含了儒家式的道德

教化的意义。除此之外“愚夫”还映带后文中吴神仙“定终身”的情节，幡然不悟的西

门庆与潘金莲兰汤午战。它还与结尾中西门庆转世后的名号“明悟”前后照应（详见本

文第二章）。 

由此可见，绣像本的第一回，对篇首诗与故事主体之间的关系的考虑更加自觉和

谨慎，完全不存在词话本篇首词中与《金瓶梅》不协调的问题，并准确无误地概括了《金

瓶梅》的主题思想，预告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人物命运，真正做到了巨细无遗、面面俱

到。 

 

 

 

 

 

 

 
1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页 257。 
2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 529。 
3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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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开头故事之比较 

一、词话本“武松打虎”的隐喻意义 

两个刊本最大的差异在于小说第一回的前半部分。词话本依傍《水浒传》第二十

三回开篇，从“武松打虎”写起。绣像本则另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启故事。先说

词话本“武松打虎”，Chien Yingying 指出，词话本“武松打虎”具有预示第八十七回

武松手刃潘金莲的作用1。詹丹和孙逊也表示，词话本“武松打虎”与后文第八十七回

“具有一种隐喻性的联系”2。假使此一看法是成立的，它必然引发一些疑问，即在如此

特殊、醒目之处，长篇大论只为服务潘金莲，宛如《金瓶梅》第一人物般精心设计，是

否适用于《金瓶梅》？虽然，潘金莲的风情故事确实是《金瓶梅》的源起，也是《金瓶

梅》的主线之一，但是否可以就此绾冠全书？笔者不以为然。 

二、绣像本“热结十兄弟”的引线与预示作用 

绣像本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3开启故事，“武松打虎”的情节由应伯爵的口中

道出。这与词话本中西门庆为边缘人物，武松作主场的主次顺序不同。4笔者认为，绣像

本的设计较词话本为优。原因有二：第一，如杨义所指出：这照应了全书以西门庆为叙

事中心的写法5，使《金瓶梅》的主线更加清晰，情节更加紧凑、结构更加严谨；第二，

引出了小说许多重要人物，为后文诸多重要情节埋下伏笔。这使绣像本的开头较词话本

具有更丰富的预叙作用。张竹坡是最早指出这一作用的评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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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en Yingying, “The Feminine Struggle for Power,”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7), 42. 
2 詹丹、孙逊《漫说金瓶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页 23。 

3 十兄弟在词话本中直到第十回“武松充配孟州道，妻妾玩赏芙蓉亭”才出场。绣像本则将词话本对十

兄弟的介绍移置第一回。 

4 郑振铎站在两种版本有先后的基本假定上，认为这样的设计是因为：“戏文必须‘生’‘旦’并重。

第一出是‘生’出，第二出必是‘旦’出。崇祯本之删去武松打虎事而着重于西门庆的‘热结十兄

弟’，当是受此影响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见周钧涛编《金瓶梅词话续编》（北京：

北京大学，1992），页 87。） 
5《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页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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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坡的批语肯定了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重要意义，将一百回内的重要人物都聚

集在一回之中，实具提纲挈领之效。 

到了近代，刘辉也看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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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辉还指出，开头的玉皇庙热结与结尾的永福寺超度亡魂相互照应，作双峙起结。

3 

除了让核心人物迅速登场，建立庞大的网络关系之外，绣像本第一回中还有许多

具有预示后文作用的情节。比如，西门庆见武松打虎归来，绣像本无名氏评点者评曰：

“伏数语”（页 17）。一是伏后文酒楼之避，二是伏武大之死、金莲婚嫁。西门庆正是

由景阳冈老虎被武松打死的结局联想自己被打死的可能，所以才在仓促之下药死了武

大、娶了金莲。又如，“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的情节，田晓菲认为，卜志道之死具有预

兆书中诸男子结局的作用，并预现花子虚和西门庆甚至武大死后的情形4。田晓菲还认

为，玉皇庙中温元帅与赵元帅的典故，分别预示了陈敬济成为内宠的命运与十兄弟背叛

西门庆的结局。5还有本文在前三章中梳理的诸预叙内容：回目与篇首诗、“色”论、

“财”论、“空色”论，以及人物吕洞宾、李娇儿和卓二姐，王招宣与张大户等，也对

小说的思想和内容有所预示。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2。 

2《从词话本到说散本》，页 38。 
3 同上，页 38。 

4《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1。 
5《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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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较词话本多了许多具有预示后文意义的内容，将

许多重要人物的命运和小说的主题思想深隐其中，是一部书之大纲领。这样的写作方式，

一方面有助于深化主旨，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作者一气呵成的创作构思与驾驭文章的写作

才能。 

相较之下，且不论作为词话本开篇情节的“武松打虎”与《金瓶梅》叙事内容、主

题思想和叙事风格皆不能相合的问题1，仅就其预叙功能而言，词话本的设计较绣像本

显得单薄，而且是否适用于《金瓶梅》尚且存疑。绣像本则不仅合理、自然地将“武松

打虎”的情节纳入《金瓶梅》的叙事框架中，还在一回中笼括诸多人物、情节与线索，

实有总摄全书之作用。如果以绘画类型来做比喻，词话本的开头犹如连环画般，由一人

一事一景写起，一个情节接续另一个情节。绣像本的开头则犹如一幅《金瓶梅》全景图，

将一众人物、情节与线索尽收眼底，更有大局观、整体观。若以乐器来比喻，词话本便

是单弦，绣像本则是复弦，各条线索齐头并进。从叙事艺术的复杂性来说，绣像本显然

展现了更为精湛的写作技巧与叙事能力。而这种总纲式的开头叙事也为后世的章回小说

所继承，比如《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 

 

 

 

 

 

 

 

 

 

 

 

 
1 许多学者指出词话本“武松打虎”与《金瓶梅》的叙事不相合的问题。诸如：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

本》，页 38；汪芳启《〈金瓶梅〉“词话”本与说散本开头艺术比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报）》，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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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故事梗概之比较 

在中国话本小说的传统中，说书人一般会利用“入话”向观众提前交代正话的故

事梗概。比如，《董永遇仙传》之“典身因葬父，不愧业为佣。孝感天仙至，滔滔福自

洪”1是对董永孝感仙女下嫁的故事的高度概括。它的性质与功能和戏曲中的“家门”

“标目”相类似，用以介绍剧本的创作缘起和情节梗概，比如《浣纱记》之“范蠡遨

游。… … 遇西施浙水溪头。姻缘定。将纱相赠。双双遂结绸谬。谁料邦家多事。共君

投异国。三载羁囚。归把倾城相借。得到吴雠。佳人才子。泛太湖一叶扁舟”2概括了范

蠡从遨游遇西施，到投身吴国、献西施，最终二人归隐泛舟的全文情节。这种叙事方式

可以迅速地让读者在文本开头了解全文的叙事发展，快速对文本建立起一个“总”的概

念。这种写法在《金瓶梅》词话本和绣像本中得到延续和传承，但是两个刊本描述了两

个不同的故事框架，对后文起到不同的预叙效果。总的来说，绣像本较词话本为优，因

为它隐括了更多情事，概括地更为全面和完整。 

一、两个版本第一回的故事梗概 

词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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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词话本以潘金莲为主要的书写对象，着重表现以潘金莲为中心的风情故事，

概述潘金莲如何影响西门庆一家的兴衰成败。刘勇强指出这样设计的好处：“显然，潘

金莲、西门庆的故事提供了既为读者熟悉、涉及的社会背景又广泛的情节基础，这是《金

瓶梅》的作者取材于此的重要原因。因为读者熟悉，顺势发挥即可赢得社会大众的认可，

这对小说从世代累积型向文人独创的过渡非常重要；因为涉及的社会背景广泛，又便于

 
1《董永遇仙传》，见洪楩《清屏山堂话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页 237。 
2 梁辰鱼撰，张忱石、钟文、刘尚荣及楼志伟校注《浣纱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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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加工、改造。”1刘勇强认为以潘金莲的风情故事开篇具有现实的市场、宣传的因

素和创作因素。 

再看绣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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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故事撮要极其简练地概括了西门庆从“富贵”到“凄凉”的命运，一众女性们从

“妖娆赴美”到“尸横灯影”的悲凉结局，将《金瓶梅》故事的来龙去脉作了明确的说

明。对于读者理解和掌握全书的情节发展来说，其纲领作用不能忽视。无怪乎张竹坡评

道：“是一部小《金瓶》，如世所云总纲也。”2 

二、比较两个版本第一回的故事梗概 

两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刊本对《金瓶梅》有不一样的看法，分别勾勒出不

同的叙事框架。在词话本写定者的眼中，《金瓶梅》是道德教化的寓言；在绣像本写定

者的眼中，《金瓶梅》又是“空色世界”的寓言。3如果以史学的概念来形容，那就是，

词话本认为《金瓶梅》是潘金莲一人的“独传”，其余一干人皆为配角。绣像本则认为

《金瓶梅》是一众男女的“合传”，按张竹坡的评语乃“千百人总合一传”4。 

（一）词话本的诸多问题 

如果我们比较这两段话，我们会再次注意到绣像本的优越之处。事实上，词话本

的这段文字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金瓶梅》不单讲“色”，还讲“财”。在本文第二章中已指出，当《金瓶

梅》的叙事从虚向实地发展时，我们会发现《金瓶梅》的故事并非仅是一条单薄的叙事

线。它的内部结构实际存在两个维度：一是西门庆内部家族史；二是外部权贵发展史。

内部家族史指，主要围绕西门庆与众女性所展开的一系列猎艳故事和家庭矛盾与斗争。

 
1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2007），页 285。 

2《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13。 

3 对于两部主旨的比较，田晓菲是最早提出此看法的学者。（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6。） 
4《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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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权贵发展史则指西门庆升官、发财的历程，其中包括商官勾结、拓展商业活动，以

及十兄弟等。可以说，内部家族史就是“色”线，外部家族史就是“财”线。而词话本

在首回中所揭示的“色”线，仅仅只是《金瓶梅》中的一条叙事线，无法涵盖《金瓶梅》

的整体叙事，颇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二，正如本章第二节所指出的，潘金莲并不足以承担《金瓶梅》第一人物的名

号。虽然金莲是西门庆内部家族史主要矛盾的来源，是推动西门庆内部家族史叙事的主

要动力。但是，金莲与复线的外部权贵发展史完全无涉。《金瓶梅》的两条主线主要还

是以西门庆为线索发展开来。词话本对金莲的重视，在“情色”标榜下合乎道理。但在

宏观的“财”与“色”的主题下，却并不适用。正如韩南所指出的，词话本的故事梗概

实际上也是抄引自《刎颈鸳鸯会》。以下是《刎颈鸳鸯会》与词话本的对比： 

《刎颈鸳鸯会》 词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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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比较《刎颈鸳鸯会》的故事梗概与词话本的故事梗概 

这两段文字无论在内容、用词遣句，还是结构形式上，都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作为一

个旨在讲一名淫荡女子被杀的短篇故事，《刎颈鸳鸯会》的故事梗概与它的正文内容是

相互照应的。可是《金瓶梅》作为一部庞大的家庭小说，这样的概括是远远不够全面的。

虽然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风情故事是《金瓶梅》的源起，由母本《水浒传》衍生而来。但

是，如果说《金瓶梅》就是一部讲述一名淫荡女子被杀的故事，那就太过肤浅了。毕竟

《金瓶梅》的故事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举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是无法

与小说的整体叙事统一。 

（二）绣像本的优越之处 

 
1《刎颈鸳鸯会》，洪楩《清屏山堂话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页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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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绣像本的故事梗概的视角更为宏观，对小说情节与结构的把握和体认

更加准确和全面。 

第一，贯穿内部与外部线索的核心人物西门庆处于中心位置。相较于词话本中的

第一人物潘金莲，绣像本对她的描写只用“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一句与其他几位女

性一起带过，更为相衬。 

第二，词话本中金莲与西门庆由“情色”到“杀祸”的暗示在绣像本中相对较弱。

绣像本主要揭示西门庆由“恁地富贵”到“煞为凄凉”，众女性们从“妖娆赴美”到“尸

横灯影”的命运结局。这样的设计，不仅让读者看到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结局，还提前看

到众人的结局走向。它给读者所呈现的《金瓶梅》，也不只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

的风情故事与他们的恶果，而是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争强好胜却最终落得清净的下场。 

第三，绣像本看待小说故事的眼光更为立体和全面。在绣像本中，西门庆不仅有

好色的一面，还有“权谋术智”的一面，这将“财”线也囊括其中。此外，众女性与西

门庆也不只是“日日追欢，朝朝迷恋”的男女关系，还有因此而导致“斗宠争强”的女

性斗争和家庭矛盾。 

总括而言，第一，我们看到词话本的第一回并不具有总纲性质，它对于小说的预

示作用只在局部情节和个别人物。绣像本则不同，它的第一回以更宏观的视角，总绾全

书的思想与情事，在结构上统摄全书，体现了绣像本写定者卓越的组织才能与精湛的艺

术技巧。第二，从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比较，更说明了绣像本第一回作为总纲在读者掌

握和理解小说时的积极作用。这些都说明了绣像本的总纲的艺术价值与成就。 

 

 

 

 

 

 

 

 

 



 65 

第五章 下启《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的总纲 

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它独辟蹊径，不仅突破盛极一时的历史小说和神

魔小说的叙事藩篱，标新立异，还是较早在小说开头表现出总纲性质的明清章回小说。

必须说明，本文所研究的总纲形式是章回式总纲，非传统的节段式总纲（详见本文绪论）。

在后世小说中，《醒世姻缘传》的开篇《引起》与《红楼梦》的前五回是这种总纲范式

的再现。尤其是《红楼梦》，其总纲构思与建构总纲的手法，不能完全说是在“一无传

统依傍下的崭新独创”1或“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2。实际上，它的许多具有提纲

挈领之效的手法都是受到《金瓶梅》的启发和鼓舞才后转出精。《醒世姻缘传》的开头

叙事也是如此。可以说，研究《金瓶梅》，为我们探索《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具

有很大的启发性。基于此，本章旨在通过客观的文本比较，分析《醒世姻缘传》和《红

楼梦》在运用总纲手法上对《金瓶梅》的延续与超越。 

第一节 《醒世姻缘传》对《金瓶梅》的延续 

《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以两世的变态家庭、夫妻关系为故事主轴。在

前世姻缘中，作者安排了类似于《金瓶梅》中陈敬济、西门大姐和冯金宝的爱恨纠葛的

故事：晁源纵容小妾珍哥凌虐正妻计氏，导致计氏悬梁自缢。于是，主人翁晁源与《金

瓶梅》中的西门庆和陈敬济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批因色而亡的小说人物。在明清世

情小说中，《醒世姻缘传》是最早跟随《金瓶梅》开拓新疆野的优秀作品。它不仅延续

了《金瓶梅》对家庭和女性题材的关注，发扬了《金瓶梅》积极的批判精神，还是继绣

像本《金瓶梅》之后又一部在小说开头采用总纲叙事写法的作品，将作品的主要情节发

展、人物形象和艺术思想预先暗示，正如唐燕飞所指出，《醒世姻缘传》开篇的一大段：

 
1 欧丽娟：“至于‘诗谶’这一类，除了保留传统的以诗观运外，经过彻底改造后则是完全加以变化出

新，与传统的运用形态完全不同，等于创造了新的类型；‘戏谶’、‘物谶’则是一无传统依傍下的崭

新独创，丰富了这项既严肃又有趣的预言秘法，可谓后出转精。”（《大观红楼》，页 281。）《金瓶

梅》中的“诗谶”，本文已在第一章第二节和第四章第一节已详细说明。《红楼梦》中的“戏谶”，早

在《金瓶梅》第三十一回种已操演过。（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页 97-98。）《金瓶梅》中也有

“物谶”，如第一回中的真金川扇儿，意喻西门庆对金莲只有欲望的贪婪索取，没有真情。（徐景洲

《读破金瓶梅》）又如，第二回中的“寿衣”“破日”，以及第四回中的“送终鞋袜”等。 

2 胡菁：“小说《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采用多种预叙形式，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预叙研究

提供了丰富的样本。”（胡菁《〈红楼梦〉预叙研究》，南京大学 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上文已说

明，许多手法都是《金瓶梅》中已操演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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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书情节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可看作是对整部小说的一个大预叙”1。从《醒世姻缘

传》开篇的许多描写来看，我们可以明确无疑地认为，两部作品在编织总纲的技法上，

其相同之处要远大于不同之处。它主要体现在两点：（1）以教诲之辞影射后文；（2）

在正文前有一段引说，概括全文的故事情节。这两种写法，实际上也是话本小说的开头

特色。《金瓶梅》继承了话本小说的开头叙事模式，《醒世姻缘传》作为后世小说继续

将此模式延续下去。 

一、以教诲之辞影射后文 

中国古代文学讲究“文以载道”的叙事理念，比如刘勰强调“圣因文以明道”，韩

愈和柳宗元主张“文以贯道”，皆是在强调以“文”作为载“道”的工具。在这种文学

观念的影响下，遵循劝世教化的创作原则几乎成为文人家的创作共识；而其作用于通俗

文学的主要影响，则是让通俗文学如鲁迅所指出的：“当由两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

而尤以劝善为大宗”2，如冯梦龙的“喻世”“警世”与“醒世”，瞿佑《剪灯新话》宣

称的“劝善惩恶，哀穷悼屈”3。《金瓶梅》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它的开篇，尤其是

绣像本的开篇，劝诫的意味更浓，作者从喧哗热闹的“酒色财气”讲到人生空无寂灭、

万事皆空的结局。不过，这一段文字，在表现出明确的劝世意义的同时，在功能上还兼

顾影射小说后文人物情节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绣像本第一回中寻出的诸多证据足以

证明（详见本文第二章）。而这种写作方式在《醒世姻缘传》中得到完整地再现。《醒

世姻缘传》的开篇以孟子的“君子三乐”4领起，在说教的同时还影射后文薛素姐、寄姐

与狄希陈的婚姻悲剧。兹将《醒世姻缘传》中合乎“教诲+影射”的设计的文字摘录于

下，以作分析： 

“ÄtáÍoê01l8µÜ9:)40ò=;PÁ∞0<®*2ÿH˘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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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燕飞《论姻缘思想在〈醒世姻缘传〉中的叙事意义》，《贵州社会科学》，2015 年第 5期，页

94。关于这一现象，笔者在《论古代叙事文学中的“纲领性预叙”现象——以〈醒世姻缘传〉为讨论中

心》一文中也作了详细说明。详见拙作《论古代叙事文学中的“纲领性预叙”现象——以〈醒世姻缘

传〉为讨论中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2019 年本科生论文。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 64。 

3 瞿佑等著，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 4。 
4 值得注意的是，《醒世姻缘传》以“君子三乐”开篇的作法与《金瓶梅》的四箴言的路数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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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文字中，前两句极具深意。第一句，在说明夫妻关系的致命性的同时，影射薛

素姐、寄姐与狄希陈的婚姻关系。第二句，在强调夫妻关系难以调和的同时，“官府”

“父母”“兄弟”和“乡里”，预先总结了狄希陈在后文中无人能“济”、无人“相帮”

的婚后命运，并提前预告薛素姐作为一种无法控制的破坏力，其泼悍乖戾的程度。首先，

“官府之法莫加”，它与小说第九十七回和第九十九回对应。因狄希陈拆去薛素姐的秋

千，不许薛素姐往海棠楼，导致薛素姐怀恨在心，用熨斗将狄希陈烧得“似落在滚汤地

狱里的一样”2。太守作为“官府”的代表，没有成功制止薛素姐对狄希陈的暴行，正是

“官府之法莫加”的具体表现。其次，“父母之威不济”预先总结了八次分别来自狄婆

子、狄员外、薛教授和薛夫人对薛素姐泼、悍、妒的失败驯化，分别是在小说的第四十

四回、第四十五回、第四十八回、第五十二回、第五十九回、第七十三回和第七十六回。

这些压制与改造薛素姐成为贤妻良母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结。可见，“父母之威不

济”是用以预告狄希陈的婚姻悲剧和薛素姐人物形象的预言。最后，“兄弟不能相帮”

预告了来自狄希陈兄弟们对狄希陈四次失败的援救，分别是在小说的第五十八回，第六

十三回、第六十八回和第七十四回，又一次提前预告了狄希陈悲惨的婚姻生活，和薛素

姐蛮横无理、无人能降的恶妻形象。 

二、借引言概括全文的故事情节 

《醒世姻缘传》延续《金瓶梅》模仿话本小说开头的写作方式，也有一段模仿说书

人讲述故事大纲的文字。它以全知的视角概述全文的大意，预先揭示了小说的叙事主线

与框架，令读者对小说有一个“总”的概念。兹将此段文字照录如下，然后逐条讨论： 

rè0iV"ÍY3áÍ)ìr3áà\M÷ü}∆#Ê¡\,^ÄH.)

¥áÍ0ù2-WÁm‘∞0üYì*N0tçAÀ,Om=òÏ0ÀI,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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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周生著，李国庆校注《醒世姻缘传》（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 6。 
2《醒世姻缘传》，页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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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开宗明义的文字中，作者对全书情节进行了概括性介绍，是一部书情节发展的

纲要。其一，“只因本朝正统年间曾有人家一对夫妻，却是前世伤生害命，并结下大仇，

那个被杀的托生了女身，杀物的那人托生了男子，配为夫妇”一句，乃暗指薛素姐与狄

希陈的故事线。其中，“伤生害命”指杀人晁源，“被杀的”指狐仙姑，暗示狐仙姑因

不忿被杀，所以托身为女胎（即薛素姐）与下世的晁源（即狄希陈）配为夫妇，以期报

前世之仇的故事情节。其二，“那人间世又宠妾凌妻，其妻也转世托生了女人，今世来

反与那人做了妻妾。俱善凌虐夫主，败坏体面”一句，乃暗指寄姐（计氏）与狄希陈的

故事线。其中，“宠妾凌妻”的即晁源，“其妻”即指计氏，“反与那人做了妻妾”则

暗示计氏对下世的晁源（狄希陈）的报复。从这一段文字可见，几位重要人物的命运与

叙事线都得到提前透视，读者能够从中预见全文情节的大致方向和叙事范围。 

 

 

 

 

 

 

 

 

 

 

 

 
1 同上，页 6。 



 69 

第二节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 

自《醒世姻缘传》以后，《红楼梦》是另一部以一个提前的总纲隐括全文的小说。

它的总纲，一般被认为是小说的前五回，清人梦痴学人道：“若将前五回打透，其全部

之义自显。”1现代学者张春树和陈国军也表示，《红楼梦》的前五回是“全书情节发展

的纲要”2，“是曹氏对整部小说人物命运的整体构思”3。可以说，《红楼梦》延续了

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总纲理念，也预先在小说的开头将正文故事的骨架予以暗示，

令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得到提前透视。但是，在手法的继承上，它与《醒世姻缘传》的

选择不同。《醒世姻缘传》基本上延续了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中模仿话本小说开头

叙事模式的写作方法，通过话本程式预示后文。《红楼梦》摒弃了这种做法，它以《金

瓶梅》中其它具有提纲挈领之效的手法为借鉴，建构总纲。比如，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

的，《红楼梦》第五回中以谶语式的预言书写揭示宝玉与一众闺阁女子命数的写法，便

是承继自《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吴神仙冰鉴定终身”。此一回作者兰陵笑笑生透过吴

神仙之口，分说西门庆与一众女眷的命运结局。由于此一比较发挥者众，比如葛永海、

卜键以及万润保皆有所讨论，郭妍《〈金瓶梅〉与〈红楼梦〉谶语探析》一文更是有详

细的说明与分析，所以此处不再赘言。4本节的目的，旨在指出《红楼梦》的总纲叙事中

其它承自于《金瓶梅》的手法，它们分别是《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注》对绣像本《金

瓶梅》偈文的继承，顽石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对《金瓶梅词话·序》的借鉴。本文认为，

《红楼梦》的前五回继承了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总纲理念，但是在具体的手法上，

去掉了话本的糟泊，以《金瓶梅》中其它具有提纲挈领之效的手法为借鉴，建构总纲。

 
1 梦痴学人《梦痴说梦》，见一栗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页 220。 

2 张春树《〈红楼梦〉结构简论》，《红楼梦学刊》，1981 年第 3辑，页 42。 

3 陈国军《预叙：〈红楼梦〉的一种叙事技巧》，《红楼梦学刊》，1993 年第 4辑，页 99。还有其它

支持此一观点的研究，诸如：邢治平《〈红楼梦〉十讲》（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页 123-140；

赵秉文《简论〈红楼梦〉前五回的整体作用——兼评第四回事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8

年第 3期，页 1-14；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沈阳：白山出版社，2009），页 23-28。 

4详见葛永海《营构生命之幻——〈红楼梦〉与〈金瓶梅〉梦幻描写之比较》，《红楼梦学刊》，2000 年

第 2辑，页 335-344；卜键《摇落的风情〈第一奇书金瓶梅绎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万润保《论古代小说预叙的民族特色》，《文艺理论研究》，2014 年第 2期，页 66-75。郭妍《〈金瓶

梅〉与〈红楼梦〉谶语探析》，《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期第 4卷，页 10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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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红楼梦》的开篇更为书面化，使总纲不再依附话本程式而存在，从而与话本划

清关系，拥有独立的、边界清晰的意义与作用，具有更高的辨识度。所以，长久以来，

相较于其它两部小说，只有《红楼梦》中的总纲最为人所熟知，此是《红楼梦》对《金

瓶梅》的总纲的超越所在。 

一、《好了歌注》与绣像本《金瓶梅》的偈文 

本文认为，《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注》是受到了绣像本《金瓶梅》中的偈文的启

发而后出转精。《好了歌注》在《红楼梦》的总纲（即前五回）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它不仅是全书思想的集中体现，还是全书情节发展的纲要，正如欧丽娟指出，《好了歌

注》体现了全书的核心思想——“梦幻意识”1。又如，朱淡文所提出的：“其实在作者

的创作计划里，第五回中的金陵十二钗图册和《红楼梦曲》所提示的人物结局在第一回

《好了歌》及其注内早已有了概括的说明。而且《好了歌》及其注是在更大范围、更深

的意义上呈现了封建社会末世的画图。”2因此，对于正确把握《红楼梦》的叙事与宗旨

而言，《好了歌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参考对象。所以，长久以来，学术界不乏有许多

学者苦心钻营它的出处。本文认为，《好了歌注》的艺术构思或许是得之于《金瓶梅》。

这个看法，张俊也注意到，他在《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一文中便说过：“第

八十四回西门庆出殡，报恩寺僧官起棺、念偈文，说西门庆一生始末，即有如《好了歌

注》。”3张俊所指之“偈文”的回目有误，不是《金瓶梅词话》的第八十四回，而是第

八十回。后来，王启忠在《对文学审美品格的逆向反映——〈金瓶梅〉消极作用概观》

一文中也说：“《红楼梦》上的《好了歌》，特别是甄士隐所作的那篇‘解’词，与这

篇‘偈文’可以说一脉相承，具有异曲同工之妙。”4王启忠所指之“偈文”也是指《金

瓶梅词话本》第八十回中的偈文。本文则认为《好了歌注》更确切的模仿对象应该是绣

像本《金瓶梅》第五十一回中的偈文5，并非词话本第八十回中的偈文。下文分两点进行

说明。 

 
1《大观红楼》，页 175。 

2 朱淡文《楔子·序曲·引线·总纲——〈红楼梦〉第一回析论》，《红楼梦学刊》，1984 年第 2辑，

页 148。 

3 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载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金瓶梅研究》（上

海：复旦大学，1984），页 103。 

4 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页 273。 
5 张竹坡的批评本属于崇祯本系统，与绣像本同属一个版本类型。 



 71 

（一）词话本第八十回中的偈文：西门庆的命运挽歌 

为了便于从上下文揣摩文意，先照录《金瓶梅》第八十回中的偈文如下，然后逐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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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按词话本所云，叙述了“西门庆一生始末”2。“你画堂绣阁，命尽有若风灯”

一句，原出自宋代柳永《玉女摇仙佩·佳人》：“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

轻弃。”3此句原本是用以形容难舍华丽堂舍、佳人相伴的美好时光，《金瓶梅》则拔高

到由色入空的悟道层次，告诫人们富裕繁华在命尽时刻终将成空的道理，如“风灯”随

起随灭，无需执着。这与西门庆的命运结局的情状相看，乃形容西门庆死后家财衰弱、

妻妾消散的悲剧下场。“极品高官，缘绝犹如作梦”一句，指人生在世，功名爵禄不可

恃，形容西门庆死后官位落空，由张二官接续的结局。“黄金白玉，空为祸患之资；红

粉轻裘，总是尘劳之费”一句，批判西门庆对财富和女色的追求，暗讽财富累及自身，

美人及至垂眼之时又寻他欢，如金莲、春梅、玉楼、李娇儿一干人。“妻孥无百载之欢，

黑暗有千重之苦”一句，隐指李瓶儿和官哥儿的早逝。“一朝枕上，命掩黄泉”一句，

指生命无常，形容西门庆的早逝。“田园百顷，其中被儿女争夺；绫锦千厢，死后无寸

丝之分”一句，则形容西门庆死后妻妾、家仆、亲友争相抢夺家财的情状，如李娇儿、

陈敬济、应伯爵一干人。整体以观之，偈文的关照面广，涵盖西门庆一生的情事；思想

情感极深，将个人、家族的失落扩大为整个生命的本质性体悟，极具艺术价值。在《金

瓶梅词话》中，可以说，它是西门庆的命运纲要，也是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体会的集中

体现。然而这一点，却正是它与《好了歌注》的分歧所在，前者是对一个人物命运的总

 
1《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1140。 

2 同上。 
3 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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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后者则是针对整部小说的思想与结局作预告。一个在后作为总结，一个在前作为预

告；一个针对个体，一个针对群体，它们在本质上完全是南辕北辙，相差甚远。相较之

下，《好了歌注》具有提纲挈领之效的构思与绣像本第五十一回中的偈文更为接近，借

鉴的可能性更高。 

（二）绣像本第五十一回中的偈文：众人命运的挽歌 

词话本第八十回中的偈文，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绣像本第五十一回中，透过薛

姑子之口演诵而出。于是，在叙述顺序上，这段文字由西门庆命运的总结陈词变成了预

告。或许，绣像本写定者的原意也是将偈文作为一首个人命运的挽歌，但是在张竹坡的

评点之下，偈文的寓意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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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画堂绣阁，命尽有若长空”不再只指西门庆的命运，也是众女性的结局。又如，

“一朝枕上，命掩黄泉”也不再只是形容西门庆的骤亡，也是众生的悲剧。张竹坡的注

解将偈文的艺术效果最大化，由“一人”的命运挽歌变成“众人”的悲剧预告，由“一

人”提升到“一书”的层次。这不仅是绣像本偈文的核心，也是《好了歌注》的核心所

在。 

（三）《好了歌注》与绣像本偈文的比较 

《红楼梦》的成书受到《金瓶梅》的影响已成为共识，最早由脂砚斋提出：“《红

楼梦》深得《金瓶》奥。”2后来，David T.Roy在《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一文

中更是明确指出其所借鉴的正是张竹坡的批评本3：“笔者想说，《金瓶梅》对曹雪芹的

 
1《张竹坡批评金瓶梅》，页 763。 

2《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页 125。 
3 张竹坡的批评本属于崇祯本系统，与绣像本同属一个版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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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止通常认为的那样，几乎可以肯定，曹雪芹读过张竹坡的批评本，且在《红楼梦》

的创作过程中，深受其小说技法观的影响。张竹坡点评《金瓶梅》时彰显的构成元素、

功能、整合手段，在《红楼梦》中非常突出。”1此是确评。如果我们用张竹坡评点绣像

本偈文的美学思维来想《好了歌注》，就会发现，二者无论在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密切的

承继关系。《好了歌注》与脂批的对读可证实这一论点。《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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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中，处处有文字会使我们想起绣像本第五十一回的偈文。首先，这首散曲也出

自佛道之口，蕴含着深刻的空色思想。其次，在主题内容上，《金瓶梅》偈文所含括的

“财富”“功名”“娇妻”和“儿孙”，《好了歌注》也一应俱全。比如，“陋室空船”

 
1 David T. Roy《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见浦安迪编、吴文权译《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页 159。 
2《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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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因嫌纱帽小”一段写“功名”，“说什么脂正浓”一段写“娇妻”，“金满箱”一

段写“财富”，“训有方”一段写“儿孙”。再次，在功能上，由脂批可见，《好了歌

注》在告诫世人的同时，还隐括了小说众多的人物情节，是《红楼梦》通部内容的缩影，

是全书发展之纲要。此一叙事方法隐然合乎绣像本第五十一回的偈文的艺术构思。最后，

甚至有一些句子具有直接脱化自绣像本第五十一回的偈文的嫌疑，比如“说什么脂正浓，

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和“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与《金瓶梅》中

“青春未半，而白发来侵，贺者才闻，而吊者随至”简直如出一辙。以及“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与《金瓶梅》中《铜雀台怨》的“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时歌舞处”

一句也十分神似。通过这些比较，可见两篇偈文无论在结构、内容，还是手法上皆无二

致，颇有继承绣像本《金瓶梅》的可能。 

长久以来，《红楼梦》被“尊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成就”1。然而，如果我们从《金

瓶梅》的角度看《红楼梦》，就会发现，《红楼梦》的成功并非单凭一己之力，它显然

还受到前者的启发和鼓舞，正如痴云所云:“若论《红楼梦》一书，实属青出于蓝，华

丽丰赡，允推杰作，倘无《金瓶梅》为之影本，余恐凭空结撰，无从翻新，必不能成此

言情高尚之说部。2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两篇偈文之间的比较还说明了《红楼梦》思想

主旨的普遍性，比如《金瓶梅》《邯郸梦》《南柯梦》等，都是一类奉劝世人不要沉迷

于人生，告诫世人人生如梦幻般虚幻的处世道理。不过，后来者居上，毕竟《金瓶梅》

出现得更早，它的成品远不如《好了歌注》来得更为精致，而且意义浅白，也不稳定，

更不具排他性。在预叙的艺术效果上，《金瓶梅》也无法与《红楼梦》相提并论，毕竟

前者在小说第五十一回，后者在小说开篇，显然后者对于小说的提摄作用更高于前者。

但是，在预叙完程度上，毋庸置疑，《红楼梦》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完成，读者无法

从小说结尾应证《好了歌注》中的预叙内容。而《金瓶梅》的偈文，虽然没有《好了歌

注》的巧思，但是其内容一直贯注到小说的结尾，令读者一一见证偈文所预示的结果，

令人不得不钦佩作者构思之精巧与功力之深厚。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虽然《金瓶梅》完

书了，但是结尾的艺术却是失败的。比如浦安迪说：“我们也许注意到，许多中国长篇

 
1《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页 238。 
2 痴云《〈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见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

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页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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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往往早在结束之前，便已达到高潮或逻辑终点；例如，西门庆死于《金瓶梅》第七

十九回……。在这关键点之后，小说常常尚余很大一部分，像跛足鸭子般慢慢挪动；作

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渐渐消逝，或者发生改变。”1浦安迪所指的现象在长篇小说中确实存

在，《金瓶梅》的后二十一回确实远不如前七十九回来得精巧和严谨，但是对于一部作

品来说，作品的完成度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无论如何，作为读者的我们还

是看到了作品的整个始终。 

二、《红楼梦》顽石和空空道人的对话与《金瓶梅词话·序》 

在《红楼梦》开宗明义的前五回中，顽石与空空道人的对话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它坦诚宣告作品的创作原则、文学主张、叙事内容和创作目的，包含着极多关于《红楼

梦》的创作信息，为正确把握《红楼梦》提供了线索和钥匙。因此，对它进行解读的学

者历来有很多，但很少有涉及它的出处和渊源的研究。比较《金瓶梅》与《红楼梦》的

开头叙事，看到欣欣子作的《金瓶梅词话·序》一文，发现二者无论结构、内容和手法

都有很密切的联系，颇有研究之必要。 

（一）分析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原文颇长，为了便于揣摩文意，兹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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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页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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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实际由四个部分构成： 

其一，创新性的写作方法。欣欣子指出《金瓶梅》在写作内容上的重大变革：“寄

意于时俗”，由此区别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和神魔小说《西

游记》。 

其二，创作目的与潜在读者。欣欣子认为《金瓶梅》是为“下智者”得以“自排”

“忘忧”所作，可谓抓住了《金瓶梅》的实质。正因如此，所以《金瓶梅》的写作方法

有别于前人作品，所写的内容也“未免涉俚俗，气含脂粉”“市景之谈”。 

其三，前卫的写作风格。欣欣子为《金瓶梅》中最为人诟病的色情描写作辩护，批

判《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前人作品“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

掩弃之矣”。 

其四，叙事内容。欣欣子综述了《金瓶梅》所记的故事，指出“乐极生悲”“悲欢

离合”的处世道理，可谓抓住了《金瓶梅》的核心思想。 

 
1《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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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瓶梅》众多的序和跋中，欣欣子所作的序言是评价《金瓶梅》最为深刻与透

彻的一篇。对此，学者张志刚的评价非常精辟：“欣欣子的这篇序言可以说是《金瓶梅》

的宣言书。”1 

（二）分析《红楼梦》顽石与空空道人的对话 

如果我们将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与《红楼梦》中顽石与空空道人的对话统合

比观，会发现二者密切的承继关系。为便于比较，兹将《红楼梦》顽石与空空道人的对

话兹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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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引文可见，《红楼梦》中顽石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实际由三个部分组成： 

其一，创新的写作方法。作者借顽石之言，反对“假借汉唐”的俗套，贬斥“淫秽

污臭”的“风月笔墨”，以及“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写作模式，提出

 
1 张志刚《欣欣子序是〈金瓶梅〉的宣言书》，《学术交流》，2016 年第 9期，页 157。 
2《红楼梦》，页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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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别致”的文学主张：不干涉朝政，“不涉淫滥”，强调“事迹原委”“追踪蹑迹，

不敢稍加穿凿”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其二，创作目的与潜在读者。作者又透过顽石之口，说明了自己的创作目的，旨在

为世人“消愁破闷”“去愁”，认识“悲欢离合”的循环之机。 

其三，叙事内容。作者以“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和“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二

句，点明小说的叙事内容。 

（三）比较顽石和空空道人的对话与《金瓶梅词话·序》 

两者在性质上都属于“序”，作为小说批评与理论的见解。只不过，《金瓶梅词

话·序》是欣欣子作为读者为《金瓶梅》所作的序言，总结《金瓶梅》一书的意义，顽

石自云则是作者模仿“序”的口吻进行自我阐释、评点与批评。就艺术成就而言，《红

楼梦》比《金瓶梅》更高一筹。 

在内容方面，除了在“不涉淫乱”之处有所分歧以外，两个序的其它内容并无二

致，皆包含了：（1）创新性的写作方法；（2）创作目的与潜在读者；（3）说明小说

的叙事内容与主旨。尤其是（3），两个序都分别指出作品的主旨是与“离合悲欢”和

处世之道有关，并且都借此为小说文体发声。从古至今，文人都执着于对生命之道的探

索，比如道家，《汉书·艺文志》有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

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1又比如，

汉代史官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为著史目的。虽然小说文

体不登大雅之堂，但《金瓶梅》和《红楼梦》却与经史子集有着共同的伟大胸怀与抱负。

虽然它们是以最通俗的方式，将“悲欢离合”的天道之机传授于世人，为世人“去愁”

“忘忧”。但它们并不为耻，反为小说文体发声，《金瓶梅词话·序》道：“虽不及古

之集理趣，文墨绰可观。”3《红楼梦》也说：“纵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贷寻愁

之事。那里去有功夫看那理治之书”4。其中，“古之集”即指经史子集，“理治之书”

也是指古代严肃典雅的文学作品。它们共同为小说文体发声的行为，可能与当时社会反

对“道学”，鼓吹“人欲”的思想潮流相关。黄霖《中国小说史研究》说： 

 
1 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 334。 

2 同上，页 622。 

3《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2。 
4《红楼梦》，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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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指出，当时的文学界掀起一波推崇小说、肯定小说艺术价值的风潮，《金瓶梅词话·序》

与《红楼梦》中顽石所说之言的相似性可能都是受到这个思潮的影响。还有，两个序都

分别指出小说的思想和内容与“离合悲欢”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读者们所一直

感叹唏嘘的“树倒猢狲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离合悲欢”题材，实际

上早在《金瓶梅》中就已经被浓墨重彩地渲染过了。 

在手法方面，第一，两个序皆由对前人作品的批判，提出自己作品的新颖之处，尤

其《红楼梦》中“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也有

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2一句，与《金瓶梅词话·序》中“虽不比古之集理趣，

文墨绰可观，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不无小补”3的婉言之词如出一

辙。第二，顽石说明潜在读者与创作动机的手法，也与《金瓶梅词话·序》相似。《金

瓶梅词话·序》中将人分为三等，主要为“下智者”服务。《红楼梦》则将人分为两类，

“贫者”与“富者”。 

总之，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会感叹于诸多的巧合。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内容与

结构的巧合归结于，因为《红楼梦》与《金瓶梅》隶属相似的主题思想和创作目的的话，

或者认为它们同属“序”的性质，仍然不足以说明为何顽石自云的结构、叙事目的、内

容与手法都恰好都是《金瓶梅词话·序》中所操演过的。当然，如果我们细品《红楼梦》

中顽石与空空道人的对话，这又绝不是抄袭，毕竟文字与细节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否

认，两者的叙述逻辑、内容和手法的确十分相似，存在继承的可能性。这在《金瓶梅词

话》的版本流传中，是有可能的，据梅节指出《金瓶梅词话本》在清初之时尚有人提及

 
1 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页 49。 

2《红楼梦》，页 5。 
3《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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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子云也指出，清朝间留有词话本的后印本《绣像八才子词话》，在顺治八年时未诲

2。他还表示：“有清一朝，淫秽之书干犯公禁。但《金瓶梅》在清朝的二百六十余年间，

仍有不同的刻本达二十种（就所考知者）流行于世。”3 

总括而言，我们通过这一章的比较，不仅见到了总纲在其它明清章回小说中的使

用情况，说明总纲并非《红楼梦》之独创，还梳理了它们与绣像本《金瓶梅》的总纲之

间的继承关系。总的来说，《醒世姻缘传》与绣像本《金瓶梅》的总纲（即第一回），

它们的相似之处远大于不同之处，皆是用话本小说的程式作预示。《红楼梦》虽然继承

了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的总纲理念，但是它的具体手法则以《金瓶梅》中其它具有

提纲挈领之效的手法为借鉴，去掉了话本的糟粕，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臻完美。据此，我

们见证了绣像本《金瓶梅》的总纲作为长篇小说结构安排的成功经验，对后世明清章回

小说创作的影响。 

 

 

 

 

 

 

 

 

 

 

 

 

 

 

 
1 同上，页 3。 

2 魏子云《〈金瓶梅〉的传抄、付梓与流行》，见胡文彬《〈金瓶梅〉的世界》（哈尔滨；北方文艺出

版社，1987），页 94。 
3同上，页 95-96。 



 81 

结语 

通过对绣像本《金瓶梅》第一回抽丝剥茧般的探究与辨析，我们发现第一回中的

回目、篇首诗、“入话”、与闪现式的小人物是构成第一回作为总纲的重要要素，它们

不仅告诉读者作品的哲理思想，还暗示了后来的情节发展与结果，使第一回具有绾合全

书的纲领性作用。 

首先，对于这一发现，我们可以说大致完成了本文最初设定的两个目标：（1）对

总纲进行追本溯源的研究与调查。我们可以说，总纲至少在绣像本《金瓶梅》时已经出

现，并非从《红楼梦》开始。由此回应了总纲并非《红楼梦》之独创的研究问题。（2）

针对总纲与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总纲对作者意图的传达，进行了论述与分析，说明了总

纲对读者把握作品和作者意图的重要性。尤其是通过比较绣像本和词话的第一回，更说

明了绣像本总纲的艺术价值与成就。 

其次，当我们将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以“庖丁解牛”式进行拆解后，我们会

发现：绣像本的总纲作为一个庞大的、囊括一切的艺术构思，实际上是“旧酒”装“新

瓶”，它的内核是一些我们十分熟悉的内容：回目、篇首诗、“入话”、故事梗概。“回

目”，按学界的研究，其发展与成立除了受到古典诗歌、纲目体等影响以外，还受到宋

元话本、元代杂剧“题目正名”的影响。篇首诗、“入话”和故事梗概是话本小说的开

篇体制的同时，篇首诗和故事梗概也是戏曲的开篇体制。从宽泛的纲领性叙事来讲，它

们本身都是对作品具有一定纲领性作用的文字，与本文在绪论中指出的明清时期的节段

式总纲用例有相通之处：（1）出现于开头部分；（2）对作品具有一定纲领性作用；（3）

节段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1）绣像本的总纲，实际上就是将具有纲领

性作用的文字进行汇总，将它们统一置于一章之下，成为一个大总纲；（2）绣像本的

总纲与话本小说和戏曲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承继关系，1这说明了小说史中的各种现象

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有其历史根源。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绣像本第一回的话本小说色彩太过浓烈，

导致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只是单纯地模仿话本场景和程式，不会联想到它们实际上是作

 
1笔者曾从宽泛的“纲领性叙事”角度对明清章回小说的总纲与话本小说和戏曲的关系进行梳理与分

析，详见拙作《论古代叙事文学中的“纲领性预叙现象”——以〈醒世姻缘传〉为讨论中心》，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2019 年本科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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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制定一个大总纲的组成部分，甚至将总纲与话本混为一谈。所以，本文第三章“引线：

闪现式的小人物”在本论题论述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当我们证明第一回中

还有其它非话本程式但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内容时，我们才可以跳脱话本的藩篱，从固定

的开头叙事模式的禁锢中走出，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审视第一回，进而发现绣像本《金

瓶梅》的第一回实际上是在以一种“见缝插针”式的方法埋入各种具有启示后文意义的

信息。虽然，它的很多方法都是古已有之的叙事形式。所以，有鉴于此，后世小说《红

楼梦》摒弃了话本小说的作法，与话本小说的程式划清关系，从而使它的总纲设计拥有

独立的、边界清晰的意义与作用，因此也最具辨识度。 

如果一定要将“总纲”与一个已知的文学形式相提并论，笔者以为，是戏曲中的

“家门”。因为同为长篇叙事，一个作为戏曲的第一出，一个作为小说开篇的第一回、

或前几回，它们在结构上的的意义与作用是相近的，皆是让读者/观众在长篇故事开始

之前对故事全局先作一个鸟瞰，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剧情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只不过，总

纲的范围划分不似“家门”来得清晰和明确，因为“家门”一般与正文情节无涉，而《金

瓶梅》和《红楼梦》的总纲则已是小说展开了的情节，已融入到小说的肌理之中，与小

说有着难以分割的具体联系。关于戏曲与总纲之间的关系，并非空穴来风。鉴于当时文

化环境，浦安迪指出：“剧本与小说产生于同一社会经济环境，拥有同样的文学背景、

作家群体、刻印者群体及读者群。”1“名作家罗贯中、冯梦龙、李渔等既是剧作家，也

是小说家，而曹雪芹也许最初打算效仿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创作一部名为《红楼梦》

的梦幻戏剧。”2或许明清章回小说的作者对戏曲的结构体制有所借鉴也未可知，是笔者

将来的研究方向。 

最后，针对目前的研究结果，我们知道有绣像本《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和《红

楼梦》具有总纲叙事。它们的共同点除了是世情小说之外，是它们的叙事结构——网状

结构。按石昌渝的解说，网状结构的特点是：“假若我们对情节截取一个横剖面，那么

在这个横截面上有着多种矛盾，主要矛盾犹如轴心，各种次要矛盾都归向和牵制着这个

轴心，或者说这个主要矛盾的轴心辐射开来，决定着各种次要矛盾，同时也被各种次要

 
1《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页 396。 
2 同上，页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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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所决定。它像一张网，故称为网状结构。”1它与单体式或连缀式结构的最大差别在

于，它更为庞大、复杂，相互交织形成一种全景式的叙事方式。“红学”研究者之所以

认为总纲对于《红楼梦》的叙事尤其重要，就是认为《红楼梦》作为一个巨大的艺术结

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需要在开端有一个“总”的设计让读者更好把握庞大的叙事。

笔者以为，与其说总纲对《红楼梦》是重要的，更确切的说法可能是总纲对于网状结构

的叙事作品而言是必要的。这可以使总纲研究从专题研究上升到更宽泛的叙事类型、结

构等文体方面的研究，为更多叙事作品提供理论支撑。当然，成功的总纲叙事不代表绝

对的审美体验，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还有许多其它因素作为考量。 

总之，总纲还不是学界所公认的文学理论和术语，真正探讨总纲的研究如昙花一

现，后来的研究虽然对这种现象有所察觉，但都不属于真正从总纲角度探讨它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绣像本《金瓶梅》的第一回如何隐括全文，使之成为一书之总纲，进行深入

的研究与思考，试图说明《红楼梦》之前的总纲叙事的情况，希望能促进学界对总纲的

讨论，深化并完整总纲的概念，以期“总纲”最终能成为中国古代叙事学中的一般理论。 

 

 

 

 

 

 

 

 

 

 

 

 

 

 

 
1《中国小说源流论》，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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